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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去 的 神秘 马队 (1) 


第 1 章 商道 秘 事 

恰 殉 图 团 市 ， 大 批 华 商 从 恰 克 图 撤 出 ， 在 返回 归 化 城 的 道路 上 践 
涉 。 雨 ， 泥 尝 的 道路 上 距 涉 着 撤退 的 商人 。 驼 队 ， 马 车 ， 被 雨 淋 淫 的 
BA, KINEK o mE EERE, FEARR, DA a 
吨 吟 ， 其 情 其 景 惨不忍睹 | 

古 海 率领 赔 茂 儿 拜 兴 的 弟兄 北上 ， 一 文 马队 啊 箭 一 样 军 过 雨 筋 ， 
马蹄 融 打 着 草原 的 胸膛 。 上 古 海 执 行 大 掌柜 交 给 他 的 一 项 秘密 任务 ， 从 
俄罗斯 接应 压 茶 机 回国 。 

1 北 去 的 神秘 马队 

EX -MANE E RE EA o RER, MARREK 
征 污 日 硕大 的 雪花 ， 能 见 度 极 低 ， 几 十 步 开 外 融 什 么 也 看 不 清 芭 了 ， 
整个 世界 都 是 灰 蒙 索 的 。 吴 上 的 雪 片 ， 球 味 酒 河 ， 似 乎 永 无 止境 的 感 
HE 

JEFO RE, HRNEK EAT o PEAR ép 
EAMA o EHRE EA A AA h Deppe gp, H 
紧 压 厦大 地 把 整个 草原 拥抱 在 了 它 那 灰 蒙 蒙 的 怀抱 中 。 一 只 看 不 见 的 
大 手 从 至 中 将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雪 片 抛 撒 下 来 ， 为 马队 披 上 了 日 色 的 衣 
衫 。 被 风 卷 起 来 的 雪 片 斜 着 抽打 在 赶路 人 的 号 上 和 他 们 又 下 的 马 里 
上 ， 使 前 进 的 马队 备 感 艰 芋 。 马 队 的 每 一 个 人 号 后 都 跟着 一 匹 空 鞍 子 
马 ， 从 归 化 城 出 来 他 们 一 路 不 停 软 地 奔跑 ， 换 马 不 换 人 ， 几 生 夜 的 时 
间 已 经 跑 出 了 一 千 多 里 地 。 

骑马 人 和 斜 着 号 子 缩 着 脖子 ， 炭 避 着 一 阵 阵 抽打 过 来 的 委 片 。 他 们 
圆 睁 着 的 眼睛 不 停 地皮 动 ， 把 落 在 睫毛 上 的 雪 片 拌 掉 。 赶 路 的 马队 由 
六 个 人 组 成 ， 他 们 全 都 是 来 目 是 贴 乱 儿 拜 兴 的 鸡 夫 汉子 ， 有 多 头 胡 德 
全 、 领 房 人 二 斗 子 、 容 客 骨 德尔 楚 鲁 MEATO RAJZA, 
还 有 王 锅 涉 。 上 对 雪 中 可 以 看 出 所 有 的 人 都 面色 凝重 。 几 个 汉子 紧 紧 地 


篮 拥 着 他 们 的 领头 人 : WARRE ARAE, UE o 
领 目 己 的 弟兄 在 草原 上 冒 着 大 雪 赶 路 ， 为 的 是 执行 大 盛 魁 大 掌 想 交 给 
他 的 一 项 特殊 任务 。 


北 去 的 神秘 马队 (2) 


小 小 的 马队 束 像 一 阵 旋 风 疾 速 从 草原 上 护 过 。 雪 雪 紧 囊 着 马队 ， 
马队 把 沉闷 的 马蹄 声 抛 在 了 号 后 。 

马队 在 息 上 一 道 慢 缓 的 山 梁 之 后 突然 间 售 住 了 。 

二 斗 子 奋力 地 勒 着 马 继 强 ， 他 的 坐骑 差不多 接 到 了 古 海 的 马 屁股 
上 。 领 房 人 发 火 了 :“ 干 什么? AEF! 突然 勒 位 了 马 ， 这 样 骑 马 马 会 受 
II en 

古 海 没有 管 话 。 

紧 跟 在 古 海 身 边 的 胡 德 全 用 一 种 异样 的 声调 说 出 了 目 己 的 发 
现 :“ 好 像 前 边 有 什么 东西 ….….” 

狠 人 在 马 佑 上 站 起 来 ， 把 手 搭 在 眉头 上 瞳 望 了 一 会 儿 ， 报 告 
道 :“ 好 像 是 有 一 文 驼 队 ..…...” 

二 斗 子 翻身 下 马 钾 多 在 地 上 ， 双 手 迅 速 挨 开 雪 层 ， 他 把 耳 赤 贴 在 
冰冷 的 枯草 从 上 听 了 一 会 儿 ， 掏 起 脖子 说 道 : AEA 一 文 很 大 的 队 
res 

EEN EESOGEC TH, PT PEA o ba 
PRAA AE RIA e, E T DA E 
小 山 包 。 

不 和 久 一 文 稀 稀 拉 拉 的 驼 队 出 现 了 。 准 确 地 说 还 不 是 一 文 范 队 ， 而 
是 一 文 既 有 骆驼 也 有 马匹 还 有 马车 组 成 的 队伍 ， 其 中 甚至 还 混杂 着 推 
独 轮 车 和 挑 夺 担子 的 人 。 温 洒 的 队伍 在 草原 上 行进 ， 松 松散 散 地 前 后 
拉 得 很 开 ， 首 尾 不 能 相 望 。 在 路 边 的 一 座 小 山区 上 ， 古 海 他 们 密切 地 
注视 看 队伍 从 土山 下 经 过 。 随 着 远 处 奇怪 的 队伍 越 来 越 清楚 ， 领 房 人 
越 加 看 不 全 了 : 这 是 一 文 什么 样 的 队伍 啊 ， 哩 哩 啦 啦 的 骆驼 所 载 货 霖 
大 小 不 一 ， 有 红柳 管 的 木 架 的 ， 也 有 布 包 的 羊 度 包 的 ; 队伍 也 没什么 
编制 ， 十 峰 二 十 峰 一 串 的 三 五 峰 一 链 的 ， 整 个 队伍 拉 得 很 长 ， 一 服 望 
不 到 头 。 这 文 队 伍 里 还 夹杂 着 马车 和 不 少 骑马 的 人 。 不 用 仔细 看 二 斗 


子 残 能 判断 出 他 们 大 部 分 不 古 驮 夫 。 拉 骆驼 的 人 一 服 束 能 看 出 来 ， 受 
可 做 活 儿 的 人 都 应 该 是 短 衣 短 打扮 ， 这 里 边 却 有 好 多 吴 着 长 袍 的 人 骑 
着 马 。 一 个 个 垂头丧气 ， 前 后 足 足 拉 了 十 几 里 长 。 后 来 十 海 才 知 道 ， 
这 文 殉 像 溃 军 似 的 队伍 全 都 是 从 恰 殉 图 撤 出 来 的 中 国 商 人 人， 当然 主 要 
征 归 化 的 商人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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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 ， 


“好 像 是 一 文 商 队 。” 

胡 德 全 说 出 了 目 己 的 判断 。 

酉 三 万 说 : “怎么 还 有 马车 呢 ? 这 是 什么 商 队 ? ” 
“去 看 看 吗 ? ” 

Bee | DI 

TrÄHBST OG. PEMA FU] ° 

十 海马 队 的 出 现 引起 毕 队 的 惊 令 。 喊 叫 声 、 骚 乱 声 又 然 间 啊 起 


“小 心 ! 操 家 伙 .…….” 
队伍 里 的 人 全 都 惊慌 失措 。 

“出 事 了 吧 ， 这 可 怎么 办 9? ” 

Eet 

“我 们 咋 这 么 个 霉 呢 ? ” 

“ 房 漏 偏 遇 连阴雨 。” 

“听天由命 吧 。” 

HART HÆ + 

BRP EER ERA E, MRT EIA 
ERSE 

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驼 队 已 经 围 成 一 座 驼 城 ， 数 以 千 计 的 骆驼 组 成 一 


个 方 阵 卧 倒 。 人 、 车 和 货物 被 围 在 中 间 。 


HE - 


古 海 策 马 跑 向 驼 城 ， 问 道 : “请 问 你 们 是 哪里 来 的 驼 队 ? ” 
没有 人 回答 他 的 问 话 ， 几 乎 所 有 的 人 都 把 他 当 作 古 突然 艇 来 的 土 
人 和 群 叹 哇 乱 叫 ， 一 请 惊 由 失 措 。 古 海 觉 得 又 是 好 笑 又 是 翡 玄 ， 压 


着 性 子 又 问 了 一 遍 : “你 们 是 什么 人 ? ” 


“我 们 是 归 化 城 的 商 队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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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个 领头 人 警惕 地 朝 前 走 了 几 步 回答 说 ， 同 时 用 狐疑 的 目光 上 下 
打量 着 古 海 。 

另 一 位 手 里 握 着 一 杆 破旧 的 伯 勒 根 猫 伦 ， 反 问 道 :“ 你 是 什么 
A? ” 

这 时 候 二 斗 子 他 们 都 跟 上 来 了 。 

古 海 回答 那 人 的 问 话 : “我 们 .….. 也 是 归 化 的 商 队 。， 

对 方 上 下 打量 古 海 和 他 身边 的 人 :“ 我 看 你 不 像 是 商人 。” 

“我 们 怎么 就 不 像 商 人 了 9? "二 斗 子 不 高 兴 了 ,“ 依 我 看 你 们 才 不 像 
归 化 城 的 商 队 呢 ， 看 看 你 们 狼狗 的 样子 。” 

“商人 哪 有 骑马 的 ，” 那 人 道 ，“ 而 且 你 们 连 什么 货物 也 没 带 。” 

二 斗 子 说 “我 们 是 做 大 买卖 的 ! ” 

“ 哼 ! 还 说 我 们 不 像 商 人 ， 看 看 你 们 自己 吧 ! " 刁 三 万 识 刺 道 ，" 简 
直 就 像 一 群 逃 难 的 难民 。” 

胡 德 全 拿 晓 皮 逆 指点 着 “哈哈 哈哈 ! 看 你 们 那 点 胆量 吧 ， 一 个 个 
eg 。” 

古 海马 队 的 人 全 都 笑 起 来 。 

古 海 举 起 手 押 了 一 下 ， 大 家 上 顿时 都 止 住 了 笑 。 

一 个 商人 从 “ 城 * 内 走 到 边 上 来 ， 说 “你 说 对 了 ， 我 们 就 是 逃难 
的 。 我 们 是 从 恰 克 图 逃 出 来 的 。” 

另 一 个 说 ， "我们 还 以 为 是 遇 上 土匪 了 呢 。” 

“ 恰 克 图 发 生 了 什么 事 ? ” 

“发 生 了 什么 事 ? ! ”一 个 老年 商人 奇怪 地 反问 道 ，“ 难 道 你 没 听 说 
吗 ? 咱们 的 买卖 城 闭 市 了 。” 

“中 国人 的 买卖 都 撤 了 庄 ，* 另 一 个 商人 补充 说 , “俄国 人 都 跑 到 中 
原 内 地 做 生意 了 ， 恰 克 图 也 没什么 人 了 。” 

商人 们 七 嘴 八 舌 地 抢 着 说 。 


“中 国人 的 商号 全 都 撤 庄 了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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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市 面 乱 极 了 ， 恰 克 图 和 买卖 城 突然 冒 出 许多 土匪， 城 里 城 外 就 像 
野草 一 样 多 ， 到 店铺 里 拿 东西 ， 抢 东西 ， 还 打 人 “。” 

“提心吊胆 啊 ， 不 少 人 在 买卖 城 就 被 抢 了 ， 在 路 上 刚刚 又 被 土匪 抢 
a 

“那些 土 菲 单 抢 中 国人 。” 

“还 有 人 被 刺 伤 了 。” 

一 个 人 认 出 了 十 海 : “这 位 不 是 归 化 万 驼 社 的 海 九 年 海 掌柜 吗 ? ” 

“是 我 o” 

“ 快 救 救命 吧 ! ” 

NEE re 

“是 大 义 成 的 掌柜 ， 被 土匪 拿 刀 砍 了 。” 

“我 看 看 ! ” 

古 海 下 马 走 进 方 城 ， 来 到 受伤 人 的 马车 跟前 。 

PHR!” 

一 个 伙计 喊 道 。 

许 掌 柜 没 反应 。 

小 伙计 急 了 ， 哭 出 来 :“ 于 掌柜 ， 你 可 不 能 死 啊 。” 

还 是 一 点 动静 没有 。 

古 海 把 手背 放 到 于 掌柜 鼻子 下 ， 稍 会 儿 把 手 抽 了 回来 。 

EARE? ” 

吓 傻 了 的 小 伙计 加 着 问 古 海 。 

古 海 无 声 地 摇 摇 头 。 

Pe Taa 

古 海 眼睁睁 地 看 着 一 个 受 重 伤 的 人 死去 。 

古 海 在 死者 跟前 默默 站 了 一 会 儿 。 二 斗 子 说 :“ 九 哥 ， 咱 帮 着 他 们 
把 大 义 成 的 掌柜 埋 了 吧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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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时 间 不 等 人 ,，” 古 海 果 断 地 说 着 ， 扳 鞍 认 狂 翻 上 了 马 背 ,“ 我 们 喘 
FARAS o EE! ” 

胡 德 全 犹 季 片刻 也 翻 喘 上 了 蕊 ， 他 冲 纶 队 上 的 人 抱 拳 说 道 :“ 对 不 
IT RA RFEA 

DREE e, RAPAREN,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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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 一 会 儿 吏 迅速 融化 变 成 了 水 ， 雨 和 雪 捞 在 了 一 起 。 

NEREA: "Säiten" 

“ 哇 ! IRIE! ” 

顿时 在 场 的 人 们 乱 作 一 团 。 

“等 一 下 ! ”二 斗 子 把 古 海 叫 住 了 ,“ 九 哥 ! 我 们 不 能 束 这 样 离 开 
WI 

“难道 见 死 不 救 吗 ! ” 

胡 德 全 打 马 赶 上 来 ， 由 于 草原 上 结 了 薄 薄 的 冰 马 没 能 站 住 ， 胡 德 
EPRE SWARA ERREF EAT -° 

海 九 年 嘴角 紧 绷 着 不 说 话 。 

土 菲 的 马队 说 到 整 到 ， 像 一 股 忽 然 袭 来 的 旋风 把 撤退 商人 的 队伍 
冲 散 了 ! 内 内 发 亮 的 马刀 在 人 们 的 头顶 晃动 ， 媚 眼 的 工夫 融 有 好 几 人 
被 杀 ， 伤 残 者 倒 地 唱 吟 ， 其 情 其 景 惨 不 委 有 睹 | 

"Rn. EFE o "AS DES ETS Im Te. E Ermi 
RETIA T nu betr rn KEE. SNE. ERA 
都 是 咀 目 己 的 同胞 啊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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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德 全 紧 随 在 效 的 身后 冲 过 去 ， 立 刻 就 和 哥萨克 骑 匪 交 上 了 手 。 
丈 二 长 的 嵘 皮 几 飓风 啸 叫 盘 旋 在 骑 菲 的 头 上 。 一 个 留 着 猫 胡 子 的 中 年 
哥萨克 士 罪 把 身体 伏 在 马鞍 子 上 灵巧 地 躲 过 了 胡 德 全 的 蝶 皮 医 ， 但 是 
他 坐 下 的 战马 倒霉 了 ， 被 虹 皮 甘 庄 在 了 长 有 答 上 ， 一 只 眼睛 被 打 得 出 了 
水 ! 那 马 眼 里 的 水 滋 出 来 的 时 候 ， 被 斜阳 的 光线 一 照 反 射出 黑色 的 
光 ， 看 了 让 人 感到 害怕 。 也 许 是 由 于 剧 痛 ， 也 许 是 在 瞬间 失明 的 缘 
故 ， 就 见 那 马 一 个 跟头 裁 倒 下 去 。 它 的 主人 被 抛 出 了 三 丈 远 。 胡 德 全 
的 嵘 皮肉 一 连 击 倒 三 个 哥萨克 土匪 。 受 伤 的 哥萨克 土匪 都 和 自己 的 马 
匹 分 离 了 ， 受 了 惊吓 的 马 打 着 滚 儿 从 草地 上 跳 起 来 ， 慌 不 择 路 地 四 散 
奔 光 了 。 一 个 倒 在 地 上 的 哥萨克 土匪 冲 着 胡 德 全 放 了 一 枪 。 

胡 德 全 觉得 自己 的 脸 上 名 然 被 谁 喷 了 温 渡 渡 的 东西 ， 同 时 右边 的 
耳 采 感到 一 阵 灼 泪 ! 子弹 嘎嘎 在 耳 朱 边 炸 响 。 在 那 一 瞬间 胡 德 全 看 见 
与 此 同时 一 连 好 几 个 商人 被 哥萨克 十 菲 的 马刀 砍 中 ， 姜 惨 的 叫 声 此 起 
彼 伏 ， 刺 激 着 人 的 神经 。 

就 像 一 阵 迅 疾 的 旋风 ， 古 海 把 自己 的 身体 斜 着 贴 到 马 的 肚子 侧面 
躲避 着 哥萨克 土 基 。 他 策 马 冲 到 胡 德 全 的 跟前 ， 一 个 海底 捞 月 把 胡 德 
全 的 马 幼 强 从 地 上 擒 起 来 ， 他 搜 着 胡 德 全 的 坐骑 把 这 个 驮 夫 汉 子 从 温 
战 中 引出 来 。 胡 德 全 才 保 住 了 性 命 。 

“ 海 掌 柜 ， 见 死 不 救 ， 还 能 算是 人 吗 ? 海 九 年 。* 刁 三 万 驱赶 着 自 
己 的 坐骑 冲 到 十 海 的 跟前 ， 他 的 马 脖子 挤 到 了 古 海 坐骑 的 长 脸 F 了 。 

“都 不 许 动 ! "十 海 厉 喝 一 声 ，“ 难 道 你 们 连 效 都 不 如 吗 ? ! 连 畜生 
都 不 如 吗 ? 我 跟 你 们 说 ， 咱 们 的 肩膀 上 担负 着 要 紧 事 呢 ! 一 刻 也 耽误 
不 得 。， 

“这 里 的 事 难道 就 不 管 了 吗 ? ” 

“不 能 管 ， 都 跟 我 走 。” 


十 海 双 脚 使 劲 儿 太 了 一 下 马 肚 ， 坐 下 的 黑 束 骗 马 就 像 箭 似 的 冲 了 
出 去 。 

于 是 激烈 的 种 突 发 生 了 “。 二 斗 子 、 胡 德 全 、 刁 三 万 他 们 全 都 无 奈 
地 朝 前 走 了 ! 

“你 得 给 弟兄 们 说 说 清楚 ! ”二 斗 子 沉着 脸 说 , “你 还 有 人 性 没有 ? 
眼看 着 自己 的 同胞 被 外 族人 砍 杀 。” 

刁 三 万 惯 把 地 喊 道 : “你 见 死 不 救 ! 不 仁 不 义 ! ” 

“你 原本 不 是 这 样 的 人 啊 ? ! ” 

“难道 说 我 二 斗 子 看 走 腿 了 ? 九 哥 一 一 你 得 给 大 伙 儿 作 个 交 
代 。” 二 斗 子 说 ,“ 不 然 我 的 脸面 可 是 没 地 方 搁 了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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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有 王 锅 头 说 :“ 海 掌柜 说 过 了 ， 咱 们 有 重要 的 事情 在 身上 。” 

“什么 要 紧 事 ， 这 出 来 都 七 八 天 了 一 个 字 没 露 。 哼 ! 该 不 是 做 暗房 
子 生意 吧 。 这 么 拼死 拼 活 的 。” 

二 斗 子 的 话 色 起 了 刁 三 万 的 不 满 ; “能 有 什么 要 紧 事 ， 既 然 用 弟兄 
们 又 信 不 过 。 真 是 没意思 得 很 。” 

古 海 叹 口气 ， 看 看 眼 着 自己 身边 的 弟兄 衣服 全 都 湿 淋淋 的 ， 样 子 
很 是 疲惫 ， 心 里 也 过 意 不 去 。 就 说 ，“ 好 吧 ， 弟 兄 们 。 不 是 我 信 不 过 大 
伙 儿 ， 实 在 是 这 次 大 掌柜 交 给 的 任务 其 为 重要 ! 是 关乎 全 大 盛 魁 命运 
的 大 事 ， 也 是 关乎 归 化 商界 命运 的 大 事 。” 

“说 得 这 么 严重 ， 你 要 把 我 们 带 到 哪儿 去 ?” 

“好 ， 既 然 是 这 样 .….. 我 就 告诉 吧 。 你 们 听 着 ，* 古 海 看 了 一 遍 大 
伙 ，“ 我 们 此 次 是 要 到 俄罗斯 去 ! 

“ 哇 。 怎 么 不 早 说 ? " 刁 三 万 说 ,“ 早 知道 是 到 俄罗斯 我 得 好 好 把 老 
小 安顿 一 下 。 我 家 的 骆驼 .….….” 

HEE: “就 知道 老婆 孩子 ， 三 句 话 就 离 不 开 你 家 的 骆驼 。 还 能 成 
什么 大 事 。” 
刁 三 万 不 服气 :“ 谁 家 没有 老婆 孩子 ， 贴 莽 儿 拜 兴 谁 家 没有 骆 
驼 ?， 

“ 行 了 ， 别 争 了 ，* 古 海 正 色 道 ，“ 现 在 不 是 争论 的 时 候 ， 前 面 不 远 
就 是 乌 兰 穆 图 山口 了 ， 我 就 告诉 大 伙 儿 一 一 这 一 次 我 们 是 去 俄罗斯 执 
行 秘密 任务 。” 

“我 说 呢 ， 没 命 地 跑 啊 跑 都 要 跑 到 天 边 了 .…… 

“我 们 到 俄罗斯 干什么 ? ， 

众人 都 兴奋 起 来 ， 扯 着 马 组 绳 向 古 海 身边 靠拢 。 

“我 们 是 到 俄罗斯 境内 接应 一 批 特别 的 货 。” 

“是 什么 特别 货 值得 我 们 冒 这 么 大 风险 ? 不 管 不 顾 的 。” 


“是 压 茶 机 1 ” 
“ 谁 的 压 茶 机 ? ” 

KÈ! ” 

古 海 压 低 声音 说 ， 但 是 在 场 的 人 听 了 都 像 是 听 了 一 声 炸 雷 似 的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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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原来 你 是 带 我 们 去 俄罗斯 弄 压 茶 砖 的 机 器 啊 ! ” 妆 德 全 说 ,“ 那 玩 
意 可 不 是 随便 弄 的 ! 是 俄罗斯 沙 旦 明令 禁止 向 我 们 大 清国 出 口 的 东 
E! 压 茶 机 ， 还 有 和 白银..….... 全 都 是 禁 运 的 物资 ! ” 

“你 害怕 了 ? ”二 斗 子 问 胡 德 全 。 

SECH coll 

刁 三 万 问 :“ 哪 国 的 法 ? ” 


“俄国 的 法 。” 
“我 们 是 中 国人 。 你 难道 瑟 记 了 吗 ? "本 三 万 说 ,，“ 我 们 不 受 俄罗斯 
律 法 律 例 的 约束 。” 


“你 不 全 ，? 当 德 全 说 ,，“ 我 们 到 了 俄罗斯 束 得 受 俄罗斯 律 法 律 例 约 
E e 

几 个 人 争论 激烈 。 

“ 吵 什么 1 ?若海 厉声 道 , MEENE WT, REEE EH 
处 一 一 这 一 次 非常 危险 。 大 伙 想 好 了 ， 不 愿意 去 的 早 说 话 ， 现 在 返回 
去 还 来 得 及 。” 

从 人 全 部 哑 然 了 ， 你 看 我 我 看 你 。 

过 了 一 会 儿 胡 德 全 嘟 哈 说 :“ 我 只 十 担心 ， 怕 事情 弄 不 成 。” 

“好 弄 的 事 还 要 我 们 做 吗 ?” 古 海 说 ,“ 现 在 我 们 要 做 的 事 束 是 别人 
做 不 了 的 ! 风险 大 得 很 ! 这 是 我 古 海 复 号 后 大 掌柜 交 给 我 的 第 一 件 
事 ， 也 是 大 盛 魁 眼下 最 为 重要 的 事 ! 可 以 说 是 生死 侯 天 。” 

“ 那 还 说 什么 废话 ! ? 间 德 全 打 断 了 十 海 的 话 , “虽然 遂 我 们 不 是 大 
盛 鬼 的 人 ， 可 我 们 是 你 海 掌柜 的 弟兄 ， 你 的 事 承 是 我 们 的 事 。 没 得 
说 ， 你 说 咋 干 束 咋 干 。” 

“ 死 都 不 怕 还 害怕 风险 吗 ? ” 

“ 那 好 ，” 古 海 说 ,“ 那 往 后 一 切 都 听 我 的 安排 ! ” 

PE 


王 锅 头 始终 沉默 厦 。 当 大 伙 说 话 的 时 候 他 束 默 默 地 听 着 ， 即 便 是 
有 身边 的 人 和 争吵 起 来 ， 他 也 还 是 如 此 ， 他 总 是 默默 地 做 饭 收 拾 碗 筷 。 很 
多 时 候 人 们 长 至 会 筷 记 了 他 的 存在 ， 实 际 上 大 伙 儿 离开 王 锅 头 连 一 顿 
饱 饭 也 吃 不 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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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 ， 大 盛 购 的 大 掌柜 在 一 个 深夜 秘密 名 见 了 证 海 。 古 海 被 各 到 
大 掌柜 的 究 室 ， 这 里 十 大 盛 购 布置 机 密 事 宜 的 所 在 。 

大 掌柜 以 秃 手 指 指向 墙角 ， 那 里 有 一 个 老 榆 木 制 成 的 大 立 杷 :“ 古 
GEI HII 

EEGENEN 

大 掌柜 又 说 :“ 从 柜 中 的 上 层 和 中 层 各 拿 一 块 砖 从 出 来 。” 

待 古 海 拿 出 茶 砖 ， 又 听 大 掌柜 说 :“ 摆 到 桌子 上 来 ， 这 儿 光线 
SS? 

古 海 照 看 大 掌柜 的 话 做 了 。 

“你 仔细 看 看 。” 大 掌柜 告诉 古 海 。 

稍 加 鉴别 古 海 加 弄 清 了 两 块 茶 巷 的 区 别 ， 说 : “这 块 边沿 整齐 的 是 
茶 汽 机 压制 出 来 的 ， 这 种 邓 货 我 见 多 了 ， 在 喀 尔 喀 草 原 的 四 嚼 到 处 都 
可 以 看 到 。 男 一 块 样子 不 好 看 的 束 是 传统 手工 机 右 压 制 的 砖 条 。” 

大 掌柜 没 发 表 他 的 看 法 ， 而 拾 头 问 古 海 :“ 你 明日 我 的 意思 吗 ?” 

十 海 插播 头 。 

“现在 俄国 商人 已 经 把 茶叶 加 工场 直接 开 到 了 汉口 ! 几 年 的 工夫 开 
了 六 家 。 人 家 新 机 天 做 出 的 茶 货 次 品 率 低 于 百 分 之 五 ， 而 我 们 的 机 天 
次 品 率 少 说 也 在 百 分 之 十 五 ! 怎么 能 争 得 过 人 家 ? ”说 完 ， 大 掌柜 叹 了 
Re 


“大 掌柜 ， 我 明日 了 ，” 十 海 说 ,“ 您 的 意思 是 我 们 也 要 法 新 机 


DÉI 


“对 。” 大 掌柜 说 ，“ 新 旧 机 器 是 决定 商场 成 败 的 关键 。” 
RIAT, EN, “大 掌柜 意思 是 不 是 派 我 去 操办 压 荣 机 的 
事 ? ， 
“对 。” 大 掌柜 点 头 说 道 


“好 ， 我 去 办 。 我 知道 俄国 政府 对 我 们 征 封 锁 呢 。 我 托 俄罗斯 朋友 
去 采 办 ， 我 有 办 法 。? 古 海 一 副 胜 券 在 握 的 样子 。 

“不 用 再 行 采 办 了 ,， ”大 掌柜 说 ,“ 压 茶 机 早已 经 办 好 了 ， 不 过 是 在 
俄罗斯 境内 呢 。 现 在 是 需要 你 去 把 它们 运 回来 ! ” 

“大 掌柜 ， 我 明日 了 ! ?西海 觉得 神圣 ， 终 于 能 继续 为 大 盛 魁 做 事 


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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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 不 是 一 件 简单 事情 ! "大 掌柜 严肃 地 说 ,“ 六 人 台 压 荣 机 被 俄罗斯 
边防 部 队 扣 在 俄 境内 一 个 小 村 于 里 ， 你 得 去 踢 通关 系 ， 把 它们 弄 出 
来 。 然后 再 把 它们 设法 安全 地 运 回来 。” 

古 海 注意 地 听 着 。 

“马上 行动 吗 ? ” 

“不 ， 三 日 之 内 你 作 准 备 ， 带 些 什 么 人 ， 走 什么 路 线 ， 需 要 什么 东 
西 ， 一 应 事务 考虑 周全 。 然后 咀 们 再 商量 一 次 。” 

“好 o” 

ERME EAR 

“你 复 号 大 体 已 定 ， 只 差 履行 一 下 手续 ， 号 内 诸 事 都 还 需要 熟 
i 

“ 离 号 八 年 ， 寸 功 没有 ， 去 而 复归 已 属 破例 。 我 得 拿 出 成 绩 给 号 内 
J 

古 海 接受 了 这 个 艰巨 的 任务 。 

“ 事 关 重大 ，” 把 十 海 送出 屋外 的 时 候 大 掌柜 又 叮 只 说 ,“ 你 一 定 要 
小 心 从 事 ! ” 

三 海 彻 夜 元 眠 ， 在 内 院 践 步 。 后 来 他 站 在 月 | ] 跟 前 一 直到 深夜 ， 
注视 着 大 掌柜 的 卧室 灯光 。 他 知道 大 掌柜 也 是 整 夜 没 有 睡 。 

大 掌柜 咳嗽 声 隐隐 传 来 ， 像 打鼓 似 的 敲 击 着 古 海 的 心 。 情 势 突 
变 ， 大 掌 想 他 肩膀 上 的 担子 重 哇 ! 大 盛 魁 二 百年 没有 过 到 如 此 严重 的 
局 面 。 恰 死 图 撤 庄 ， 天 义 德 反 产 ， 俄 商 六 举 进 入 我 国内 地 ， 归 化 的 通 
司 商号 纷纷 倒闭 。 市 面 上 一 团 乱 麻 ! 一 连 串 解 不 开 的 难题 摆 在 了 大 掌 
柜 的 面前 。 古 海 是 受命 于 危难 之 中 ， 他 知道 此 行 的 任务 有 多 么 重 。 

百 海 率领 贴 诬 儿 拜 兴 的 第 抑 继续 北上 ， 人 小 小 的 马队 像 箭 一 样 穿 过 
雪 雾 ， 马 蹄 殴打 着 草原 的 胸膛 渐渐 远 去 ， 小 小 的 马队 像 一 阵 旋 风 刊 过 
了 洼地 ， 奔 上 了 一 个 陡 哨 的 山茶 。 骑 手 们 无 声 地 督促 马匹 复 拥 而 去 ， 


两 只 效 紧 紧 跟 在 他 们 的 后 面 。 皮 上 服 的 工夫 十 海 的 马队 就 消 失 在 雪 筋 的 
后 面 。 

不 知 什么 时 候 委 已 经 停 了 ， 但 征 古 海 手 里 的 马鞭 还 是 一 次 次 落 在 
马 的 屁股 上 。 他 市 领 着 目 己 的 第 兄 不 顾 一 切 地 跑 了 整整 一 天 ， 付 下 的 
RAS A EE T e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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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ait Tee TI ATTANS: "RS..." 
"D Ern Tree S BAA, 1 
古 海 说 ,“ 咀 可 是 别 跑 到 俄国 人 的 地 界 去 。” 
古 海 不 答 话 ， 只 管 翻 鞍 下 马 ， 说 :“ 王 锅 头 你 给 大 伙 弄 吃 的 吧 。” 
古 海 把 马鞍 子 卸 下 来 ， 给 马上 了 绊 放 出 去 了 。 
十 海 看 看 天 ， 天 至 乱 云 疾走 ， 一 阵 冷 风 吹 来 ， 他 蔡 不 住 打 了 个 寒 
GX o WRR ERZTMIE: “二 斗 子 你 去 找 点 某 火 来 ， 点 个 敌 火 把 衣 
REKS o” 
DERE o JZ, "CT CET o” 
ITA BERNIER o URIA EREET, AZRE T 
了 号， 好 半天 也 没有 人 说 话 。 
短 火 跳动 的 火焰 映 着 十 海 的 脸 。 
酉 三 万 已 经 看 着 一 个 地 方 想 心 事 了 。 
“你 在 想 什 么 呢 ? 吃 饱 饭 了 吗 ? ” 
刁 三 万 道 : “我 又 想起 刚才 被 哥 院 克 土匪 拿 马刀 砍 死 的 商人 ， 真 是 


可 怜 。 
胡 德 全 说 :“ 我 认识 那个 人 ， 他 姓 于 ， 是 大 义 成 的 掌柜 。” 
“他 妈 的 ， 一 会 儿 工 夫 就 死 了 一 片 ! ” 
“要 不 是 出 门 在 外 的 ， 明 们 咋 也 应 该 帮 一 把 。” 
又 走 了 一 日 ， 黄 展 时 马队 在 接近 了 冬 彦 岭 的 草原 上 停 下 休 已 。 
喜欢 说 话 的 二 斗 子 一 边 下 马 一 边 问 证 海 :“ 九 哥 ! 我 看 这 地 方差 不 
多 该 是 与 接应 的 人 会 合 的 地 方 了 。” 

“好 ， 你 和 爷 别 下 马 ， 去 登 上 一 个 高 坡 看 看 ， 与 等 咀 们 的 人 接 接 
头 ，” 古 海 以 手 搭 篷 放 在 眉 骨 上 问 四 外 张望 着 , “其 他 人 下 马 歇 歇 脚 吃 
点 东西 。 注 意 马 匹 不 要 松 肚 带 。” 


几 个 人 一 起 动手 用 一 张大 的 哲 布 搭 在 了 马 的 身上 文 起 一 个 临时 的 
帐篷 ， 王 钢 头 在 临时 搭 起 的 帐篷 里 弄 东 西 给 大 家 他 们 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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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TERT ri, ET (Sit, DU 
BWW, RIRA AEE EA hE, GEIER. 
JL TEZIME EAER o OATES REWER, Tkë F 
拿 着 半月 形 的 火 馈 ， 火 馈 在 火石 上 划 过 ， 击 竞 出 一 串 串 的 火光 。 靛 蓝 
色 的 火光 瞬间 将 黑 沉 沉 的 云彩 照 训 。 二 斗 子 绕 着 圈 将 火 镶 划 腕 了 二 
次 ， 不 久 就 听见 远 处 传 来 了 两 声 清脆 的 枪 啊 。 不 一 会 儿 整 听 到 一 阵 蕊 
蹄 声 ， 并 且 由 远 而 近 越 来 越 清晰 。 不 用 说 这 是 大 盛 鬼 马里 雅 东 人 台 分 庄 
派出 接应 的 人 到 了 。 

从 天 空 落 下 的 雪 片 跌 a 到 地 面 后 很 快 束 结 成 了 冰 ! 人 和 马 在 冰 上 走 
十 分 得 滑 ， 稍 不 小 心 就 会 滑 倒 。 二 斗 子 从 土山 顶 上 下 来 的 时 候 ， 坐 下 
的 马 丈 少 倒 了 ， 人 惯性 把 二 斗 子 送 出 去 有 三 丈 多 远 。 笠 运 的 是， 二 斗 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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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 看 不 出 号 份 ， 单 从 衣着 看 很 像 症 牧民 。 可 是 一 张嘴 说 话 ， 古 海 殉 
知道 他 们 全 都 是 商人 人。 双方 见面 气氛 很 广 肃 ， 接 应 的 人 一 个 个 全 都 沉 
默 寡言 ， 只 有 年 长 一 些 的 人 位 单 和 古 海 打 招呼 :“ 你 是 古 海 掌柜 吗 ? 请 
ee uk 

他 把 上 古 海 拉 到 离开 大 家 远 一 点 的 地 方 去 说 话 。 

其 余 的 人 一 言 不 发 ， 从 马 背 上 凶 东 西 ， 东 西 很 镜 单 ， 全 都 是 服 半 


和 食物 。 
古 海 和 搂 应 队伍 中 领头 的 人 说 了 一 会 儿 话 ， 就 回 到 大 伙 身 边 。 
“把 衣服 全 都 换 了 ! ， 


十 海 采 断 地 说 着 ， 然 后 目 己 率 先 动手 把 身上 的 衣服 脱 挥 。 

大 家 殉 在 临时 搭 起 的 下 篷 下 把 衣服 换 了 ， 坑 在 临时 搭 起 的 小 帐篷 
内 吃 了 点 东西 。 稍 作 休 筷 之 后 ， 古 海 一 行人 接着 朝 前 走 了 。 这 一 次 他 
们 映 上 容 的 衣服 全 都 是 俄罗斯 布 里 雅 特 牧民 的 服 淡 ， 一 个 个 头 戴 尖顶 


的 高 帽子 ， 吴 穿 布 里 雅 特长 袍 、 禅 云 马 靴 。 狐 然 看 上 去 他 们 完全 有 是 一 
文 俄罗斯 的 马队 。 

接应 他 们 的 人 留 下 了 一 个 做 癌 导 ， 其 余 的 人 都 返回 去 了 。 大 概 叉 
跑 了 将 近 一 个 时 展 ， 向 导 示 意 大 家 停 下 。 黑 野 对 的 一 座 山峰 挡 在 他 们 
的 前 面 。 

“你 们 在 这 等 厦 ， 千 万 不 要 动 ， 我 到 前 面 交涉 。 

向 导 简 单 安顿 一 下 独自 去 了 。 

儿 个 人 把 马 都 聚拢 在 一 起 ， 一 个 个 双手 紧 搜 着 马 幼 绳 谁 也 不 出 


E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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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静 中 突然 啊 起 了 马 噶 声 ， 是 胡 德 全 的 铁 青 马 叫 起 来 了 。 衣 德 全 
PFESER EET — T, mÉ: “你 这 个 妨 祖 货 ， 悄 悄 的 ! 叫 人 听见 
SRE THM” 

二 斗 子 说 : “你 们 知道 这 是 什么 地 方 吗 ? ” 

“ 谁 知 道 呢 ，” 衣 德尔 楚 鲁 说 ,，“ 黑 糊糊 的 几 十 步 之 外 连 人 影 也 看 不 
见 了 ， 哪 能 辨 得 清 方 同 。” 

胡 德 全 说 :“ 我 伯 是 连 方 同 也 说 不 准 呢 。” 

“告诉 你 们 ， 看 着 前 面 黑 糊糊 的 影子 了 吗 ? ”二 斗 子 指 着 说 ,“ 那 古 
防 户 岭 ， 我 们 是 到 马兰 穆 图 山口 了 。” 

“ 真 的 吗 ?” 胡 德 全 问 ,，“ 归 化 到 马兰 称 图 山口 这 路 我 熟 ， 三 和 干 多 里 
地 呢 。” 

“你 以 为 呢 ， 九 哥 沉 着 我 们 没 明 没 夜 地 疯 跑 ， 我 的 马 都 快要 跑 死 


ye 
十 海 没 说 话 。 这 会 儿 他 的 心思 全 放 在 俄罗斯 境内 某 一座 小 村 庄 上 
了 。 在 那里 置 放 关 六 台 先 进 的 蒸汽 压 茶 机 。 一 年 前 ， 大 辟 魁 恰 克 图 分 
庄 坐 庄 掌柜 盛 祯 ， 托 俄国 合伙 人 从 莫斯科 购置 了 这 六 台 压 菏 机。 不 玛 
的 是 ， 在 运输 途中 压 茶 机 以 禁用 品 为 名 被 俄罗斯 军 方 扣 押 了 。 

这 一 次 大 掌柜 交 给 古 海 的 任务 是 ， 要 他 通过 关系 把 那 六 台 茶 汽 压 
共 机 拿 到 手 并 且 设 法 运 回国 内 。 大 掌柜 知道 古 海 有 这 个 能 力 ， 也 是 大 
掌柜 特意 为 古 海 回归 设计 的 一 份 普 见 礼 。 古 海 只 知道 ， 他 们 这 次 是 在 
为 大 盛 魁 做 一 件 极 其 重要 的 事情 。 不 管事 情 多 么 难 办 ， 不 管 吃 多 少 
盏 ， 古 海 决 心 把 大 掌 想 交 给 他 的 这 件 事情 完成 好 。 束 是 要 他 的 腹 彩 要 
他 的 腿 要 他 的 性 命 也 在 所 不 惜 。 在 大 清国 境内 的 事情 大 掌柜 都 已 经 作 
了 周密 的 安排 ， 他 们 的 行动 路 线 ， 罕 越 马 宇 称 图 山口 时 的 向 导 都 按照 
预先 设计 好 的 方案 进行 ， 只 是 到 了 俄国 境内 一 切 束 要 由 古 海 来 见 机 行 
SS 


问 导 回来 了 ， 他 同 古 海 等 打 了 个 手势 ， 一 行人 便 移 动 起 来 ， 这 次 
他 们 没有 蘑 马 ， 每 个 人 都 把 马 续 绳 芭 紧 捍 着 拉 在 身后。 他 们 通过 了 一 
个 无 人 看 守 的 哨 卡 ， 又 走 了 一 段 路 之 后 ， 束 在 癌 导 的 示意 下 都 翻 刁 上 
马 ， 接 着 奔跑 起 来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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萨 彦 岭 给 了 十 海 和 弟兄 们 一 个 下 马 威 ， 就 在 他 们 穿越 山谷 的 时 
候 ， 气 温 又 降 ， 突 然 下 起 了 暴雪 ， 有 小 孩 手 巴掌 大 的 雪 片 纷纷 扬扬 时 
落下 来 ， 视 线 被 密布 的 雪 片 遮挡 了 ， 古 海 他 们 不 得 不 勒 紧 组 强 使 马 的 
速度 降下 来 。 大 雪 迅 速 把 道路 覆盖 ， 马 匹 的 身上 圳 满 了 雪花 。 但 是 马 
那 热 腾腾 的 身体 很 快 就 把 雪 片 融化 了 ， 雪 片 又 变 成 了 水 ， 化 成 水 的 雪 
片 被 寒冷 的 风 一 吹 又 结 成 了 冰 ， 最 挂 在 马 的 虞 毛 上 ， 马 鞍 的 鞍 桥 上 ， 
凝结 在 了 马 的 尾巴 上 ， 使 马尾 都 沉重 地 垂下 来 。 二 斗 子 叹 道 : “真是 他 
妈 的 ! 没完 没 了 的 雪 ! ” 

“这 是 西伯 利 亚 ! ” 

“又 不 是 没有 经 见 过 。” 

“ 别 吵吵 了 ! " 芽 瞳 中 传 来 十 海 压 低 的 声音 ，“ 赶 快 把 皮 坎 肩 都 穿 
E” 

黎明 的 时 候 他 们 跑 出 了 山口 。 滕 腕 中古 海 看 了 看 四 周 的 景物 全 都 
被 网 纲 的 白雪 覆盖 着 ， 什 么 也 看 不 清楚 了 ， 但 是 大 家 知道 他 们 已 经 是 
站 在 俄罗斯 的 境地 了 。 但 是 向 导 还 是 一 句 话 不 讲 ， 只 管 在 前 面 带路 ， 
要 说 话 就 是 用 俄语 督促 他 们 :“ 眼 上 ， 别 掉队 。” 

马蹄 路 在 松软 的 雪 地 上 发 出 吧 吵 吧 哄 的 问 响 ， 节 奏 越 来 越 慢 ， 没 
有 见 过 世面 的 马匹 都 不 敢 走 路 了 。 

好 奇 的 刁 三 万 听 不 懂 俄 国 话 ， 他 指 指向 导 问 古 海 :“ 他 刚才 说 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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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 说 什么 ?” 胡 德 全 还 是 没 弄 明日 。 

但 是 古 海 不 再 理会 他 ， 只 顾 催促 着 坐骑 头 也 不 回 地 天 前 跑 。 

他 们 纵 马 沿 着 宽阔 的 大 道 大 跑 起 来 ， 一 个 时 辰 之 后 癌 导 将 他 们 市 
进 了 一 座 村 庄 。 在 那里 古 海 看 到 了 前 来 接应 目 己 的 俄国 人 ， 古 米 契 柯 
在 比 斯 克 公 司 的 心腹 ， 他 们 事先 束 约 定好 了 的 。 


“我 叫 比尔 ，? 涂 眉 柯 的 心腹 目 我 介绍 说 ,“ 我 将 按照 总 经 理 的 指示 
陪伴 你 们 把 事情 办 好 。” 

在 那 座 俄罗斯 村 庄 里 ， 他 们 休息 了 一 会 儿 接 着 束 上 路 了 。 这 一 回 
征 由 比尔 陪伴 他 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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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 他 们 的 心情 可 以 放松 了 ， 几 匹 马 都 迈 起 了 细碎 优雅 的 走 步 ， 
它们 的 身体 互相 紧 贴 着 。 这 些 训练 有 系 的 走马 都 尽力 控制 着 目 己 的 步 
伐 ， 谁 也 不 会 跑 到 前 面 去 ， 谁 也 不 会 落 到 后 面 来 ， 远 远 看 上 去 它们 丈 
像 是 一 个 整体 。 几 个 骑马 的 人 像 坐 在 一 舟 平 稳 行 进 的 船上 ， 大 家 聊 起 
S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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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。” 

“不 是 好 像 ， 束 是 庄稼 地 ! ” 

“想不到 这 儿 也 种 庄 乏 啊 ? ” 

“这 些 庄 称 地 让 你 觉得 奇怪 吗 ? ”比尔 蔡 古 海 回答 二 斗 子 的 问 
题 ,“ 说 起 来 这 一 片 产 粮 区 和 你 们 中 国 商 人 有 着 密切 的 天 系 。” 

“你 说 的 话 是 什么 意思 ? ” 

二 斗 子 对 比尔 的 话 很 不 理解 。 

比尔 回答 : “过 去 这 里 原本 是 一 厂 充 漠 。 种 植 粮食 还 古 在 与 中 国 商 
人 展开 大 规模 交易 之 后 的 事情 呢 。” 

“为 什么 ? ”二 斗 子 问 , “你 们 种 不 种 粮食 和 我 们 中 国人 有 什么 关 
A?” 

“是 中 国人 对 粮食 的 大 批量 需求 刺激 了 这 里 的 粮食 生产 。” 

“原来 你 们 是 在 为 我 们 种 庄 各 啊 ? ” 

古 海 笑 道 :“ 你 以 为 俄国 人 全 都 古 傻 瓜 啊 ? ” 

“都 不 是 傻瓜 ，” 比 尔 接着 古 海 的 话说 , “不管 是 中 国人 还 是 俄国 人 
全 都 不 是 。 对 于 商人 来 说 只 有 一 句 话 是 真理 一 一 有 利 可 图 。” 

十 海 接 过 了 话 芷 :“ 这 里 是 南西 伯 利 亚 最 重要 的 产 粮 区 。 太 平 天 国 
造反 的 时 候 ， 国 内 粮食 紧缺 ， 价 格 飞 涨 ， 那 时 候 大 盛 魁 商号 用 茶叶 从 
俄国 商人 手 里 换 回 了 大 批 的 粮食 束 是 来 自 于 这 里 。 后 来 我 在 伊 尔 库 次 
到 做 生意 的 时 候 ， 所 经 手 的 货物 除了 西伯 利 亚 出 产 的 动物 皮 张 ， 最 大 


宗 的 就 是 小 麦 了 。 那 几 年 我 差不多 每 年 秋季 都 要 在 这 一 带 待 上 好 些 日 
ot 

“你 那些 银子 就 是 从 这 里 挣 到 的 吗 ?。 

古 海 笑 了 笑 没 接 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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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 们 看 咀 脚 下 的 这 条 大 道 ， ”比尔 用 马 共 指 着 问 后 划 过 去 的 道 
路 , “这 就 是 著名 的 莫斯科 一 一 伊 尔 库 深 克 商道 。” 

刁 二 万 说 :“ 束 是 说 沿 着 这 条 路 一 直 朝 前 走 束 到 莫斯科 了 。” 

“说 得 不 错 ， 要 到 莫斯科 你 束 每 天 参看 太阳 落 山 的 地 方 走 ， 如 采 是 
骑马 的 话 用 不 了 两 个 月 束 到 了 。” 

“莫斯科 可 是 一 个 好 玩 的 地 方 ，” 胡 德 全 说 ,“ 听 说 那里 的 赌 馆 和 窗 
子 都 是 整 条 街 整 条 街 的 。” 

“你 也 想 去 玩 玩 吗 ? ”二 斗 子 笑 着 问 。 

AETA, EEH, “人 生 一 世 不 就 是 四 个 字 ， 吃 喝 玩 乐 嘛 。 
只 要 莫斯科 好 玩 唱 一定 去 见识 见识 。” 

“莫斯科 好 玩 不 好 玩 你 们 问 古 掌柜 好 了 ， 他 去 过 的 。” 

众人 都 把 目标 转 同 古 海 ， 七 嘴 八 舌头 问 起 来 。 

“这 会 儿 我 没 心 思 跟 你 们 说 这 些 事 ，” 古 海 说 , “等 咀 们 把 事情 妥 芯 
帖 帖 办 完了 ， 回 到 了 归 化 城 ， 我 在 喜乐 会 馅 请 客 。 到 时 候 我 把 什么 都 
告诉 你 们 。” 

大 家 不 再 说 话 了 ， 一 行人 继续 赶路 。 古 海 的 坐骑 似乎 是 心 有 灵 
犀 ， 四 蹄 的 动 得 更 快 了 。 其 他 人 的 马 也 都 紧 跟 着 它 加 快 了 速度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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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伏 的 异乡 道路 上 逐渐 放 慢 了 步伐 。 各 种 东西 在 古 海 等 眼前 一 个 接着 
一 个 飞驰 着 ， 一 掠 而 过 。 在 他 们 头脑 里 留 下 的 只 十 一 种 混乱 的 景 
ATRI U FER AK TFR ` HH, SE o EE H 
的 地 的 道路 上 ， 时 党 有 些 欢乐 的 小 村 庄 迎 面 而 来 ， 又 从 眼前 飞驰 而 
过 ， 有 时 隐没 在 山内 的 育 后 ， 有 时 被 墨 讨 压 的 宽阔 林 市 所 遮 巩 。 这 里 
所 有 的 村 庄 ， 都 是 面 问 安 加 拉 河 ， 坐 落 在 波状 起 伏 的 原野 上 。 原 野 的 
东 面 古 一 片 郁 郁 瓯 苞 的 针 叶 林 。 有 时， 从 树林 的 深 处 露出 一 些 美 丽 的 


小 村 庄 和 无 人 居住 的 过 冬 用 的 小 木 房子 。 这 些小 木 房 子 只 有 在 冬季 车 
队 经 过 的 时 候 才 会 活跃 起 来 ， 房 屋顶 上 的 烟 向 冒 出 缕 线 炊烟 ， 瞩 荣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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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道 的 南 侧 是 延 绷 不 断 的 山 亚 ， 在 一 座 座 陡峭 山峰 的 侧面 长 满 了 
议 密 的 松树 、 柏 树 和 白桦 树 ， 这 些 山峰 一 座 告别 、 一 座 迎 来 地 陪伴 着 
他 们 。 这 残 是 中 俄 界 山 防 彦 岭 ， 道 路 并 不 便于 行走 。 这 条 路 要 越过 很 
多 高 山 峻 岭 ， 而 且 两 侧 都 生 无 法 穿越 的 密林 。 一 片上 日 桦 林 、 上 日 杨 
林 、 落 叶 松 林 ， 在 道路 上 交替 出 现 

中 俄 两 国 的 边防 部 队 束 十 靠 着 这 样 一 个 天 然 环境 来 帮助 他 们 守卫 
共同 的 边界 。 而 事实 上 边界 是 个 极为 模糊 的 概念 ， 每 当 春 季 ， 执 行 任 
务 的 边防 部 队 融 会 牵 着 马 在 密 不 透风 的 和 森林 间 趟 出 一 条 道路 来 ， 他 们 
把 整 棵 的 日 桦 树 砍 下 来 ， 驱 赶 着 马 拖 着 白桦 树 罕 过 密林 。 像 一 杆 巨 大 
的 扫 明 似 的 日 桦 树 在 密林 中 拖 出 了 一 个 通道 ， 这 束 是 国界 线 。 在 外 交 
谈判 保 上 异常 神圣 的 国 与 国之 间 的 边界 ， 在 士兵 们 的 脚下 事实 上 是 经 
党 移动 的 ， 简 直 可 以 用 味 忽 不 定 来 形容 。 每 一 年 不 同 的 士兵 拖 搜 者 样 
树 走出 来 的 通道 都 会 与 上 一 年 的 通道 产生 差异 ， 甚 至 于 这 种 差别 经 营 
在 几 十 公里 以 上 。 如 有 果 哪 个 执行 任务 的 士兵 在 密林 中 迷失 了 方向 ， 那 
么 中 俄 之 间 的 神圣 边界 束 只 有 上 帝 的 心里 才能 腊 清 楚 了 。 

但 古 不 管 森 林 多 么 的 成 密 ， 多 么 无 路 可 走 ， 林 中 有 多 少 猛 骨 出 
没 ， 那 些 散布 在 界 山 两 边 的 农民 、 牧 民 、 狂 民 还 是 能 够 轻而易举 地 穿 
越 边界 。 密 林 间 有 许多 只 有 他 们 才能 够 知晓 和 使 用 的 小 道 ， 成 为 他 们 
走私 的 通道 。 在 巨额 商业 利润 的 红 使 下， 他 们 表现 得 异 第 活路。 当 这 
秘密 被 商人 们 知道 以 后 ， 许 多 商人 都 想方设法 加 入 到 这 文 队 伍 里 来 ， 
使 这 种 地 下 贸易 的 数量 达到 了 非常 庞大 的 程度 。 官 方 把 这 种 来 目 于 民 
间 的 上 自发 的 贸易 往来 称 做 是 “走私 "， 而 这 种 走私 行为 在 一 个 时 期 内 在 
中 俄 贸易 总 量 中 占 了 将 近 一 半 的 比重 。 这 就 是 两 百年 间 发 生 在 联 彦 岭 
密林 深 处 的 传奇 故事 。 

现在 古 海 市 领 的 小 小 马队 融 是 罕 越 联 彦 岭 密 林 中 的 一 条 神秘 的 通 
道 ， 踏 上 俄罗斯 的 土地 。 


小 小 的 马队 沿 着 天道 又 跑 了 不 到 两 天 的 时 间 ， 来 到 一 个 村 落 。 这 
古 一 个 偏僻 的 村 子 ， 村 子 里 人 口 很 少 ， 只 有 十 来 户 人 人 家。 居民 住 的 全 
征用 圆 木 劈 开 的 楼 木 建成 的 房子 ， 他 们 走 进 了 一 座 大 院 ， 比 尔 说 : “我 
们 到 地 方 了 ， 你 们 可 以 休 忆 。” 

主人 把 大 家 让 进 了 房间 。 主 人 古 一 个 大 胡子 的 红脸 膛 汉 子 ， 宽 阔 
的 肩膀 ， 穿 一 件 高 加 索 式 的 长 衬 棚 ， 衬 衫 的 下 摆 一 直 拖 到 了 膝 关 的 地 
方 。 房 子 里 很 是 尘 将 ， 和 餐 梨 和 床 以 及 觉 子 全 十 用 未 经 加 工 过 的 圆 木 做 
成 的 。 大 家 围 着 昌 于 吃 东西 抽烟 喝 茶 ， 然 后 躺 在 木 床上 睡觉 。 这 个 过 
程 中 大 家 几乎 没有 说 几 句 话 。 


北 去 的 神秘 马队 (19) 


主人 市 着 比尔 和 古 海 来 到 房子 后 面 的 院子 ， 那 里 停 着 六 辆 四 轮 马 
车 。 马 车 上 三 着 的 东西 堆 得 很 高 ， 上 面 用 后 布下 着 。 古 海 伸手 模 了 损 
E, WX T DOG. ME ERRAENLA 

束 古 前 年 ， 为 了 搞 到 这 批 机 械 ， 大 盛 魁 商号 付出 了 高 出 原 值 两 倍 
的 代价 ， 几 经 周折 ， 壁 祯 掌 柜 托 俄罗斯 合伙 人 将 压 茶 机 运 到 了 比 斯 
克 。 比 斯 元 古 与 中 国 城市 科 布 多 最 接近 的 俄罗斯 边境 城市 。 但 古 束 在 
压 双 机 即将 过 境 的 时 候 ， 消 息 洪 露 了 出 去 ， 还 没有 到 边境 呢 ， 俄 方 边 
防 部 队 就 在 半 道 上 把 压 茶 机 扣 住 了 。 压 杀机 在 俄罗斯 军 方 手 里 放置 了 
一 年 多 。 征 古 海 在 米 夏 珂 帮助 下 ， 通 过 军队 的 朋友 芷 通 了 关系 ， 把 压 
肥 机 从 军队 的 手 里 并 出 来 了 。 但 是 压 茶 机 不 能 够 再 从 比 斯 元 附近 穿越 
国境 线 。 比 斯 元 军 方 要 求 他 们 离开 目 己 管辖 的 区 域 。 

那个 特殊 的 夜晚 他 永远 不 会 起 记 。 

在 大 院 的 屋 里 整整 休息 了 三 天 三 夜 ， 一 个 俄罗斯 妇女 给 他 们 做 
饭 。 除 了 做 饭 的 俄罗斯 妇女 之 外 三 天 里 他 们 没有 看 到 第 二 个 人 人。 吃饭 
睡觉 再 吃饭 再 睡觉 。 到 了 第 三 天 傍晚 ， 比 尔 回 来 了 一 一 他 的 身后 跟着 
一 个 年 轻 的 俄罗斯 军官 。 比 尔 把 古 海 叫 到 内 室 。 
年 轻 的 军官 很 有 礼貌 地 与 古 海 握 握 手 ， 用 俄语 问候 道 :“ 你 好 ， 朋 


AT 


“这 位 军官 是 我 的 再 友 ，* 比 尔 介绍 说 ，“ 以 后 由 我 们 来 负责 你 们 的 
全 。” 

后 来 古 海 想起 来 ， 无 论 谁 都 没有 提 到 那 位 俄罗斯 军官 的 名 字 ， 其 
至 事后 古 海 也 没有 问 起 过 。 

俄罗斯 军官 用 俄语 简短 地 与 古 海 交谈 了 几 句 。 

在 院子 里 ， 比 尔 指 着 那 几 辆 马车 说 : “这 六 轿 马 车 所 载 的 是 六 台 燕 
汽 压力 机 的 全 部 部 件 ， 它 可 以 组 装 成 压 荣 机 。 现 在 我 把 它们 交 到 你 的 


ent 


手 里 。 过 一 会 儿 你 把 这 些 机 需 请 点 一 下 。 我 必须 告诉 你 ， 这 些 机 械 玩 
意 儿 与 汉代 日 银 一 样 目 前 是 我 国政 府 禁 止 出 口 的 东西 。” 

“我 们 只 能 保证 把 你 们 护送 过 马兰 称 图 山口 北口 。 到 山口 南边 以 后 
形 会 脏 样 整 只 有 上 帝 知道 了 。” 军 官 又 补充 说 ,“ 束 全 靠 你 们 目 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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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海 很 自信 地 说 道 ;“ 山 口 那 边 属于 大 清国 ， 到 了 我 们 自己 的 地 慢 
自然 就 会 有 人 接应 我 们 了 。” 


北 去 的 神秘 马队 (20) 


古 海 便 跟 着 比尔 ， 把 几 区 马车 上 载 着 的 货物 检验 了 一 过 。 天 墨 以 
前 他 们 出 发 了 。 说 起 机 械 的 事 来 古 海 当 然 不 懂 ， 他 相信 比尔 办 事 是 牢 
靠 的 。 

让 十 海 感动 的 是 ， 比 尔 放 下 目 己 的 商务 一 直 陪 着 他 们 。 大 道上 的 
雪 都 被 马蹄 和 车 轮 假 碎 了 ， 变 成 了 黑色 的 泥巴 。 载 着 重 物 的 四 轮 马 车 
一 次 次 地 陷入 烂泥 坑 里 去 。 他 们 甚至 都 不 能 够 点 起 一 只 火把 ， 为 了 不 
至 于 暴露 目标 ， 他 们 措 着 黑 把 目 己 的 骑马 套 到 车 上 去 ， 用 五 六 匹 马 的 
集体 力量 把 马车 从 泥 阁 中 拖 搜 出 来 。 

所 有 的 人 都 在 马车 的 后 面 推 车 ， 比 尔 儿 次 跌倒 在 泥 学 中 ， 身 上 的 
衣服 被 雪 雨 误 透 了 又 被 泥 烙 污 得 一 塌 糊 涂 。 帽 子 也 不 知道 丢 到 哪里 去 
T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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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更 是 疫 和 忽 不 堪 。 比 尔 建 议 用 那些 备用 的 马 把 这 些 拉 车 的 马 换 一 换 ， 
但 是 古 海 告诉 他 : “那些 备用 马 全 都 是 供 人 骑 乘 的 马 ， 它 们 根本 不 会 拉 
Æo” 


ee ee。 


他 们 带 着 压 茶 机 蛋 伏 夜行 ,来 到 接近 乌 兰 称 图 山口 的 一 个 小 村 


ES 
比尔 对 十 海 说 : “情况 很 不 好 ! 你 们 必须 在 这 里 等 待 两 个 月 .2 
“难道 我 们 是 蜗牛 吗 ? LAAF R, “这 里 距离 山口 只 有 不 

到 二 十 俄 里 的 路 程 ， 要 走 那么 长 时 间 吗 ? ” 

古 海 没有 听 懂 比尔 的 意思 ， 他 说 : “我 的 弟兄 我 目 己 知道 ， 他 们 都 

古 常 年 在 纶 道上 跌 打 深 候 的 驮 夫 汉 子 。 饥 俄 和 劳 尝 都 打 不 倒 他 们 ， 现 


在 要 紧 的 是 把 这 些 机 器 运 回 到 我 们 国内 。 只 有 机 右 进 入 到 我 们 大 清国 
的 土地 上 ， 我 才能 够 放心 。 到 那 时 再 休息 不 迟 。” 

“不 是 ， 是 另外 的 原因 ， 一 个 不 好 的 请 四 ，” 比 尔 解 释 道 , “情况 发 
生 了 变化 。 原 来 决定 换 防 的 部 队 因为 特别 的 绿 故 推迟 到 达 。 而 我 们 只 
能 趁 部 队 换 防 的 空子 偷 越 国境 。” 

结果 大 好 的 时 光束 在 那 座 不 知名 的 小 村 庄 度 过 了 。 


大 掌柜 的 左 膀 右 臂 (1) 


2 KWEA 

夜 。 银 色 的 月 光 党 罩 着 大 盛 魁 归 化 总 号 的 院子 ， 院 里 一 片 彼 静 。 
BEEN REIXA, ATIE T T e ATT, TR 
的 是 大 掌柜 王 廷 相 。 大 和 掌柜 一 面 以 手 手 墙 着 嘴巴 打 呵 人 大， 一 面 穿 过 院 
门 走 进 了 内 院 。 大 掌柜 经 过 小 账 房 门 前 的 时 候 俘 住 了 脚步 。 他 被 一 阵 
算 副 的 清脆 啊 声 吸引 住 了 ， 小 账 房 还 腕 着 灯 ， 一 个 人 的 喘 影 清楚 地 了 映 
在 窗户 上 。 大 掌柜 兴 冲 冲 地 走 过 去 叫 道 :“ 材 先生 ， 天 这 么 晚 了 你 还 在 
WE, ZET” 

大 掌柜 推 开 小 账 房 的 门 ， 一 只 脚 跨 进 了 门槛 一 只 脚 还 留 在 门 外 ， 
坐 在 椅子 上 的 人 不 是 本 先生 而 是 王 福 林 。 这 时 候 大 掌柜 才 想 起 来 椰 先 
生 离 开 归 化 城 已 经 有 一 个 多 月 了 。 他 的 这 位 老 搭 档 已 经 正式 告 老 还 
乡 ， 不 会 再 为 他 排 优 解难 出 谍 划 策 了 。 

见 大 掌柜 推 门 进来 ， 王 福 林 急 忙 站 起 身 给 大 掌柜 让 座 : “大 掌柜 ， 
这 么 晚 了 您 还 没 睡 呢 ， 找 我 有 事 吗 ? ” 

“没事 ， 你 忙 吧 ， 你 忙 吧 。” 大 掌柜 走出 几 步 又 返回 来 说 ,“ 你 看 我 
也 是 糊涂 了 ， 咋 就 还 让 你 做 事 呢 ?这 都 半夜 了 ， 你 快 去 葡 息 吧 ! ” 

王 福 林 笑 着 说 : F, RF o” 

大 掌 想 目 嘲 播 播 头 叹 了 口气 ， 把 路 进 屋 的 一 条 腿 又 抽 了 回来 。 大 
掌柜 回 到 了 目 己 的 屋子 ， 他 知道 目 己 又 在 想念 老 搭 档 醇 先生 了 “。 本 先 
生 是 与 大 掌柜 在 一 起 共事 十 几 年 的 人 ， 更 难得 的 是 两 人 情 投 意 合 。 本 
先生 突然 离开 吏 像 是 砍 了 他 的 一 个 膀子 似 的 ， 大 盛 魁 城 柜 的 许多 东西 
都 能 够 义 起 大 掌柜 对 本 先生 的 回忆 。 不 但 是 在 人 夜里， 就 十 在 日 天 也 汕 
党 有 这 种 情况 。 大 掌柜 每 次 路 过 小 账 房 的 时 候 总 会 停 下 脚步 ， 隔 痢 窗 
子 明 里 边 看 看 ， 侧 耳 听 听从 屋子 里 传 出 来 的 算盘 珠子 的 请 脆 声 音 。 其 
实 小 账 房 里 醇和 完 生 做 了 十 儿 年 的 那 把 椅子 上 如 今 坐 着 的 古 王 福 林 ， 但 


苹 大 掌柜 感觉 坐 在 椅子 上 的 依旧 是 村 先生 。 这 样 的 一 种 依赖 感 扩 磨 着 
Dh: 


大 掌柜 的 左 膀 右 臂 (2) 


这 种 情意 是 局 外 人 不 能 够 理解 的 ， 别 看 大 盛 魁 铺 伙 近 万 人 ， 归 化 
城 柜 每 天 出 出 进 进 的 也 有 百 十 来 口子 ， 大 大 小 小 的 掌柜 几 十 号 ， 但 是 
实际 上 字号 的 许多 事情 ， 尤 其 是 重大 的 决策 都 古 由 大 掌柜 和 本 先生 两 
个 人 人 研究 后 才能 决定 担 板 的 。 更 有 字号 的 许多 经 营 和 人 事 上 的 秘密 也 
只 有 他 两 人 知道 。 比 如 说 ， 那 本 锁 在 小 账 房 墙 洞 里 的 万 金 账 ， 在 王 福 
林 接 蕉 村 先生 之 前 除了 大 掌柜 和 材 完 生 没 有 第 三 个 人 看 到 过 。 这 样 一 
对 多 年 的 搭档 突然 间 分 开 ， 要 想 让 大 掌柜 不 想起 他 ， 反 倒 钙 奇 怪 的 事 
了 。 目 从 本 先生 离 去 大 掌柜 不 知道 有 多 少 次 都 在 睡梦 中 与 村 先生 相 
案 。 好 几 次 夜里 睡 在 外 屋 的 小 赵 伙 计 都 被 大 掌柜 的 说 话 声 吵 醒 了 ， 他 
EELER E TE, M EREET o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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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 大 掌柜 迷茫 的 双眼 。 

“小 赵 ， 我 刚才 说 什么 了 吗 ? ” 

KEMA ELERT ° 

KRF, MEREN, “您 义 喊 村 先生 的 名 字 了 。” 

“ 哦 ，” 大 掌柜 目 嘲 地 笑 笑 ， 揪 了 摇头 。 

看 看 大 掌 想 重新 策 下 ， 人 小 赵 才 把 旷 烛 烛 了 悄悄 离开 了 。 

一 个 念头 在 小 赵 的 心里 升 起 来 ， 他 害怕 地 想到 : “大 掌柜 如 今 这 样 
WER, APERE TIE? ” 

FXE, KABARAN, AE BHAE 
E o RECREERE, KESAREA o KE H 
己 似乎 也 有 所 觉悟 ， 心 里 也 已 经 生出 了 退休 之 意 。 闲 眼 的 时 候 越 来 越 
喜欢 和 他 吴 边 的 人 谈论 他 少年 时 代 的 事 ， 谈 论 他 的 家 乡 ， 谈 论 他 的 父 
母 妻 于 家 人 

这 样 的 话 听 多 了 ， 关 于 大 掌柜 的 事情 小 赵 束 知道 了 许多 。 


大 掌柜 的 左 膀 右 臂 (3) 


大 盛 魁 字号 内 部 和 通 司 商会 的 事 马 乱 昔 糟 的 ， 烦 心事 一 件 接 一 件 
吕 像 症 雨 季 里 的 野草 狗 长 看 ， 任 你 皇 么 割 也 割 不 完 。 大 掌柜 这 个 “区 
手 ”? 有 点 犯 巧 了。 刚刚 处 理 了 通 司 商会 整顿 会 务 的 事 一 一 不 少 倒闭 的 商 
号 和 已 经 天 了 门 并 没有 宣布 倒闭 的 商号 ， 没 有 按照 规矩 到 商会 来 消 纳 
目 己 的 号 名 。 商 会 目 己 收 不 上 会 费 不 说 ， 还 要 为 这 些 商号 向 各 个 衙门 
缴纳 名 目 迷 多 的 税 费 。 为 此 通 司 商会 与 好 几 个 衔 门 发 生 冲 突 。 而 那些 
倒闭 的 商号 有 的 连 人 也 找 不 到 了 。 

大 掌柜 除了 记忆 力 过 了， 似乎 性 格 也 发 生 了 变化 。 夜 里 总 是 觉得 
被 子 不 够 暖和 ， 莫 名 其 妙 地 就 常常 说 冷 。 深 夜里 他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让 小 
赵 为 他 掖 被 和子 。 本 来 被 子 已 经 瘟 得 很 好 了 ， 可 他 还 是 觉得 冷 。 后 来 大 
和 掌柜 目 己 明日 了 ， 这 寒意 不 只 是 在 身上 ， 而 且 还 在 心里 。 

归 化 商界 形势 又 转 ， 不 利 的 因素 越 来 越 多 ， 社 会 秩序 也 是 越 来 越 
乱 。 而 丁 移 生 恰 在 这 个 时 刻 告 老 还 乡 了 ， 使 他 觉得 号 边 缺 了 一 个 知心 
的 人 ， 失 去 了 依靠 。 很 奇怪 大 掌柜 统领 着 大 盛 鬼 数 千 人 马 几 十 个 庄 
口 ， 在 商海 中 叱 啶 风云 几 十 年 ， 风 风雨 雨 坎 坎坷 坷 ， 从 来 没有 像 现在 
这 样 感到 势 单 力 薄 。 这 个 一 向 非常 有 主见 的 商界 巨子 ， 营 第 感到 一 种 
危险 在 向 他 压 过 来 。 

这 种 时 候 大 掌柜 除了 想念 于 先生 ， 还 常常 想起 男 一 个 人 ， 便 是 古 
海 。 大 掌柜 相信 在 这 个 世界 上 再 不 会 有 第 二 个 人 能 够 像 他 一 样 了 解 古 
海 ， 这 是 一 个 商业 奇才 ! 一 种 直觉 告诉 他 ， 在 未 来 的 日 子 里 古 海 将 是 
大 盛 魁 的 栋 染 。 他 强烈 地 盼望 痢 古 海 率 队 归 来 ， 能 够 尽 年 地 回归 大 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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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洋 势 迅猛 发 展 

单 从 表面 上 看 ， 归 化 城 依 旧 十 一 幅 繁 采 热 亲 的 景象 ， 街 面 上 走动 
的 人 非常 多 。 如 果 站 在 北 门 城关 上 望 去 ， 束 个 大 北 街 、 大 南 街 ， 北 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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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来 左 宗 策 收 复 伊 好 ， 痢 疆 建 省 ， 大 清国 整体 局 势 日 渐 趋 于 乎 
静 ， 整 个 北方 局 势 安定 ， 丙 业 应 得 到 很 大 的 发 展 。 再 加 上 恰 克 图 口岸 
贸易 量 猛 增 ， 归 化 通 司 商 号 随 之 得 到 发 展 ， 在 商会 注册 的 商家 由 二 十 
八 家 发 展 到 三 十 四 家 ， 又 在 短 时 间 内 迅速 发 展 到 六 十 八 家 。 红 红火 火 
的 对 外 贸易 使 归 化 城 至 现 出 空前 的 考 采 。 每 当 纤 队 归 来 ， 从 俄罗斯 、 
新 疆 运 回 的 庆 张 、 药 材 、 布 匹 数 量 庞大 ， 由 喀 尔 喀 运 回 的 活 马 活 羊 数 
以 十 万 计 。 人 饭店 业 在 市 场 的 刺激 下 也 迅速 发 展 ， 从 高 档 的 “ 戏 馆 ? 到 中 
等 的 * 戎 户 辽 " 以 及 下 等 的 数量 庞大 的 “哈欠 馆 ”>， 还 有 经 总 烧 卖 的 和 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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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十 归 化 商界 的 人 都 知道 ， 整 个 蒙古 草原 和 中 国 北方 的 商业 环境 
悄然 间 已 经 发 生 了 巨大 的 变化 ， 不 是 变 得 越 来 越 好 ， 而 是 变 得 越 来 越 
ET! 《中 俄 天 津 条 约 》 签 约 以 后 ， 情 势 更 是 急转直下 ! 由 于 俄国 
商 民 享 有 更 加 广泛 的 特权 ， 俄 国人 纷纷 移居 蒙古 各 地 。 短 短 几 年 间 ， 
在 色 榜 格 河 、 鄂 嫩 河 、 鄂 尔 浑 河和 特 斯 河流 域 ， 俄 国 移民 素 大 的 村 落 
已 然 是 星罗棋布 。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居住 在 那里 的 俄国 人 ， 其 尽数 整 超 
过 了 十 万 人 。 仅 库伦 一 隅 ， 有 登记 在 册 的 俄国 商人 允 有 三 千 六 百 二 十 七 
人 。 再 加 上 每 年 定期 往来 的 丙 队 、 探 险 者 和 游历 者 ， 总 数 当 在 五 六 万 
J 

在 沙俄 政府 的 压迫 下， 清朝 政府 在 新 疆 、 蒙 古 的 边境 上 增设 三 十 
五 处 过 界 卡 化 ， 所 有 这 些 卡 伦 都 准许 俄国 商人 目 由 出 入 。 而 实际 上 俄 
国 商 人 根本 就 不 照 卡 伦 行走 ， 肆 意 妥 为 ， 经 常 随便 从 任何 目 己 认为 方 
便 的 地 方 越过 边界 ， 进 入 大 清国 境内 做 生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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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乌 里 雅 苏 台 市 场 上 ， 俄 国 棉 织品 在 市 场 总 份额 中 占 了 四 分 之 
三 。 不 仅 是 在 马里 雅 苏 台 ， 包 括 整个 喀 尔 喀 和 新 疆 大 部 地 区 在 内 ， 俄 
国 商 人 设立 的 立行 差不多 控制 了 大 清国 西北 和 整个 绽 古 地 区 的 贸易 ， 
甚至 发 生 这 样 不 可 思议 的 事情 ， 中 国 商 人 在 新 疆 的 塔 尔 台 设 立 伊 塔 欠 
叶 公 司 ， 由 于 部 分 俄 商 的 阻 找 竟然 不 能 够 开张 ! 

大 清朝 迁 对 俄 商 的 减 税 区 域 进一步 扩大 ， 原 先 仅 限 于 由 恰 克 图 、 
尼 布 楚 二 地 输入 归 化 城 、 张 家 口 、 天 津 等 地 的 俄国 货物 减 税 三 分 之 
一 。 从 此 ， 俄 丙 又 增添 了 进入 大 清国 的 商 路 ， 进 一 步 扩 大 了 在 蒙古 地 
区 的 陆路 通商 贸易 特权 。 清 朝政 府 还 许诺 ， 在 科 布 多 、 马 里 雅 苏 台 等 
地 区 , “做 商务 兴旺 ， 始 由 两 国 陆续 商议 添 设 ”。 

新 的 《中 俄 条 约 》 一 经 签订 ， 使 得 归 化 商业 形势 立 显 舌 势 。 买 卖 
城 恰 殉 图 八 百 余 家 华商 的 店铺 大 部 分 宣布 倒闭 ， 剩 余 者 不 足 五 十 家 ， 
这 些 留守 的 店铺 大 部 分 也 都 是 处 在 观望 之 中 ， 留 一 两 个 人 看 守 ， 并 无 
宫 业 可 做 。 他 们 只 是 怀 着 一 线 希 望 ， 等 候 着 恰 殉 图 商 提 能 够 恢复 的 那 


数 以 百 计 的 中 小 丙 号 在 恰 克 图 撤 庄 以 后 ， 掌 柜 和 伙计 们 都 回 到 了 
归 化 城 。 没 有 营业 空 守 一 方 ， 许 多 商号 的 掌柜 本 人 部 到 了 吃 了 上 顿 没 
下 顿 的 地 步 ， 数 以 千 计 的 从 业 人 员 生 活 景况 更 是 艰难 。 这 些 从 业 人 人 员 
中 大 多 是 归 化 当地 人 ， 商 号 倒闭 的 那些 商人 家 属 子 女 也 失去 了 生活 的 
来 源 ， 一 时 间 啼 饥 号 寒 ， 其 景 极 惨 。 实 际 上 ， 在 归 化 失业 的 队伍 并 不 
限于 通 司 商号 的 从 业 人 员 。 由 于 恰 殉 图 商贸 的 萎缩 ， 归 化 其 他 行业 也 
受到 了 直接 和 间接 的 影响 。 和 餐饮 业 、 和 零售 业 以 及 各 个 牲畜 市 场 都 呈现 
出 萎靡 状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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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通 司 商会 商户 锐 减 的 情况 形成 鲜明 对 比 的 是 ， 各 国 洋 商 开 设 洋 
行 的 数量 在 归 化 城 猛 增 。 几 年 前 当 古 海 还 是 贴 贸 儿 拜 兴 一 个 普通 驼 户 
掌柜 的 时 候 ， 在 归 化 城 的 街 面 上 只 有 五 六 家 外 国人 开设 的 店铺 ， 有 俄 
国 西伯 利 亚 茶 叶 公 司 、 瑞 士 人 开 的 钟表 店 、 英 国人 开设 的 皮毛 店 .……… 
总 共 不 超过 六 家 ， 差 不 多 全 都 开设 在 大 北 街 上 。 现 今 ， 洋 商 洋 行 呼啦 
啦 少 进 了 归 化 城 ， 他 们 的 店铺 束 像 雨 后 蘑 和 菇 似 的 一 图 一 轿 地 填 了 出 
来 。 许 多 刚刚 倒闭 的 店铺 ， 几 乎 部 没 有 内置 几 天 整 都 重新 开业 了 ， 只 
不 过 店主 由 中 国人 的 掌柜 换 成 了 洋人 的 经 理 。 洋 人 的 店铺 洋行 在 大 北 
街 大 南 街 好 几 个 地 段 都 连 成 了 片 。 

不 久 前 发 生 了 一 件 笑 动 整个 归 化 城 的 事情 ， 一 个 由 一 百 三 十 六 名 
外 国 传 道士 组 成 的 庞大 传教 团 进入 了 归 化 城 。 这 个 传道 团 内 有 比利时 
人 、 英 国人 、 法 国人 、 德 国人 ， 当 然 也 有 俄罗斯 人 ， 黄 发 故 腿 者 有 

， 凯 蜡 长 渗 者 有 之 ， 年 长 者 有 之 ， 年 少 者 亦 有 之 ， 还 有 两 个 留 着 长 
发 的 妇女 ， 据 说 是 荷兰 人 。 他 们 是 罗马 教 呈 指示 成 立 的 一 个 宣教 团 ， 
根据 教 昱 的 指示 ， 这 个 宣教 团 活动 的 范围 以 归 化 城 为 中 心 ， 包 括 西 起 
三 盛 公 东 至 张家口 ， 北 到 库伦 这 样 一 个 广大 的 范围 。 传 教 团 进入 归 化 
后 一 头 扎 在 了 天 主教 圣母 圣 心 教 笃 ， 从 到 达 归 化 的 第 二 天 起 就 开始 在 
市 面 上 活动 ， 他 们 三 个 一 群 五 个 一 伙 地 深入 到 归 化 城 各 个 街道 ， 在 市 
场 上 、 居 民 的 聚居 区 与 商人 市 民 广 泛 接触 。 传 教士 所 到 之 处 都 会 引 来 
围观 尾 妃 的 人 群 ， 使 得 城内 城 外 的 交通 时 常 墙 岂 。 事 情 并 不 到 此 为 
止 ， 消 妃 传 开 四 乡 八里 甚至 更 远 的 农民 牧民 闻 风 而 动 ， 从 四 面 八方 朝 
归 化 城 拥 来 。 

这 种 预料 不 到 的 情况 首 允 引起 了 土 默 竺 衡 署 的 不 安 。 结 果 没 出 三 
天 便 闹 出 了 事端 。 归 化 城 巡 警 纷纷 向 土 默 特 衔 绪 报告 ， EAR >` i 
谍 趁 机 作乱 ， 入 室 盗 镭 、 拦 路 抢 动 、 污 辱 妇女 的 事件 时 有 发 生 。 其 至 
有 的 盗贼 把 传教 十 的 帽子 、 怀 表 和 手中 的 《圣经 》 盗 走 了 。 总 之 市 面 


上 十 分 寓 乱 。 道 台 衔 署 和 土 黑 符 衔 署 不 断 地 接 到 报案 ， 弄 得 两 府 公 人 
手忙脚乱 。 

更 为 严重 的 是 传 教 团 到 处 乱 串 引起 了 守 教 冲突 ， 一 个 修女 竟然 跑 
到 了 遍 力 图 召 门 前 与 一 个 光头 的 小 喇嘛 纠缠 不 休 ， 宣 讲 她 的 上 帝 。 结 
果 引 得 遍 力 图 召 的 活佛 劲 然 大 怒 。 活 佛 杀 目 到 土 默 特 衙 团 和 道 台 条 
SS. SN. “佛门 清净 被 广 重 扰乱 ， 如 采 官 府 对 这 些 外 国人 不 加 限 
制 ， 召 庙 将 要 组 织 喇 嘱 目 行 驱 逐 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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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 台 林 文 钦 接 到 课 报 怪人 作 一 团 ， 他 最 清楚 作为 地 方 长 官 他 对 归 化 
地 面 的 安全 和 秩序 负 有 不 可 推 扼 的 员 任 ， 只 要 是 归 化 出 了 事端 ， 不 管 
征 什么 原因 ， 丽 廷 只 拿 他 是 问 ， 轻 则 责 打 重 则 吐 官 。 于 是 林 文 钦 赶 忙 
打发 文案 项 怀 义 前 往 大 盛 尾 ， 把 王 大 掌柜 请 到 了 道 台 衔 嗜 。 大 掌柜 听 
林道 合 把 传教 团 直 入 归 化 以 后 引起 的 混乱 、 百 姓 的 纷纷 告状 、 席 力图 
召 的 活佛 发 出 警告 一 事 说 了 一 壳 ， 大 掌柜 藻 笑 道 :“ 这 些 事 林 大 人 束 是 
不 讲 我 也 是 知晓 的 。” 

“知晓 束 好 ，? 林 道 台 说 ,“ 归 化 城 出 现 的 寓 乱 既然 王 大 掌柜 全 都 知 
明 ， 那 就 不 用 我 馈 百 ， 请 王 大 掌柜 为 捍 职 出 一 二 主意 才 好 。” 

“这 主意 十 不 好 乱 出 的 ，” 王 大 掌柜 说 , “传教 力 属 大 清 政府 问 西 方 
列强 允 诡 的 事情 ， 任 何 地 方 官府 都 不 得 阻挠 。” 

“外 国人 传教 不 得 阻挠 这 我 当然 是 知道 的 ， 我 不 但 知道 ， 对 洋人 的 
传教 我 历来 是 支持 的 ， 就 说 比利时 人 方 济 众 〈 中 文 名 字 ) ， 初 来 归 化 
要 严 地 构建 革 母 圣 心 教 笃 的 时 候 我 束 帮 了 他 的 忙 。” 林 道 台 说 ,， “可 是 
如 今 归 化 市 面 想 作 了 一 团 ， 绥 远 将 军 鞋 玉 已 经 莽 人 警告 我 了 ， 说 是 归 
化 再 乱 下 去 他 要 直接 向 加 廷 奏 我 一 本 ， 说 我 管制 地 方 无 力 。 这 样 插 职 
的 官 帽 惑 戴 不 住 了 。” 

“这 样 ，" 大 掌柜 说 , “方才 大 人 不 是 提 到 方 济 众 牧师 了 吗 ? 想 当 初 
你 帮 过 他 的 忙 ， 现 在 你 还 去 找 他 。 众 话说 解 铃 还 须 系 铃 人 ， 洋 人 的 事 
得 详 人 来 办 。” 

“可 是 方 济 众 现在 离开 归 化 去 了 西 配 口 ， 远 水 不 解 近 询 呀 ! ” 

“其 实在 天 主教 党 除了 方 济 众 你 还 认识 不 少 人 ， 以 你 林 大 人 的 面子 
发 一 句 话 过 去 ， 洋 人 是 会 收 合 的 。” 

“大 掌柜 的 意思 是 把 教 启 的 人 请 过 来 ? ” 

“不 可 ，?" 大 掌柜 说 ,“ 详 人 正气 盛 厦 呢 ， 林 大 人 与 详 人 打交道 要 小 
心 行事 才 是 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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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 也 是 因为 怕 引 出 事端 才 请 你 王 大 掌柜 来 拿 主 意 的 ， 说 到 底 在 归 
化 地 面 上 不 论 和 是 召 庙 、 清 真 大 等 还 是 天 主教 蔡 ， 你 王 大 掌 想 说 句 话 哪 
方面 都 不 敢 不 卖 个 面子 给 你 。” 

“ 林 大 人 说 话 走 板 了 ， 我 哪里 来 那样 大 的 神通 。” 

“ 王 大 掌柜 ， 事 到 如 今 隐 不 要 再 推荐 了 ， 残 屈 划 与 我 一 同 去 圣母 对 
DAH EHIE o” 

大 掌 想 陪同 林道 台 乘 轿车 前 往 圣 母 圣 心 教 蔓 。 与 主持 教务 的 牧师 
谈 了 一 个 上 午 。 碍 于 方 济 众 的 面子 ， 牧 师 也 没有 推托 。 双 方 将 归 化 市 
面目 前 出 现 的 混乱 讨论 了 一 番 ， 并 取得 共识 归 化 市 面 的 混乱 无 论 对 
商业 还 是 对 宗教 传播 都 不 利 ， 应 该 加 以 整肃 才 和 是。 牧师 答应 管束 和 劝 
导 天 主教 和 基督 教 的 教徒 。 

事情 立竿见影 。 一 个 星期 之 后 归 化 市 面 重 靳 归 复 平静 。 在 官府 和 
牧师 的 密切 配合 下 ， 传 教 团 在 一 个 月 之 后 离开 了 归 化 城 。 

但 是 平静 只 是 表面 的 ， 不 论 是 天 主教 还 是 基督 教 ， 他 们 的 传教 活 
动 仍 然 是 非常 活路 的 。 最 担心 的 不 是 道 台 衙门 和 土 默 特 衔 署 ， 而 是 各 
个 召 庙 的 住持 和 清真 大 竺 的 阿 蚀 。 西 方 传教 团 在 归 化 掀起 的 传教 高 漳 
站 重地 影响 了 本 地 宗教 的 地 位 ， 平 衡 被 打破 ， 旧 有 的 秩序 遭 到 挑战 和 
破坏 。 市 民 的 思想 出 现 波 动 ， 到 处 都 可 以 昕 到 人 人 们 束 信 仰 问题 而 展开 
的 和 争论。 圣诞 节 基督教 教 徒 摘 了 一 个 盛大 的 庆典 活动 ， 他 们 在 教 蔡 唱 
诗 、 猜 谜 之 后 都 跑 到 大 街 上 来 了 。 刁 罕 红 衣服 留 春日 胡子 的 圣诞 老人 
手 里 提 着 一 个 体 子 编 成 的 伦 黎 ， 回 所 遇 之 人 发 放 圣 诞 礼物 。 许 多 不 懂 
事 的 孩子 跟 在 圣诞 老人 里 后 喊 着 叫 着 ， 抢 村 糖果 饼干 人 花生。 看 热 曾 的 
人 和 群 把 大 北 街 大 南 街 全 都 堵塞 了 。 

发 放 礼 物 的 圣诞 老人 和 他 的 拥戴 者 沿 着 大吾 和 席 力 儿 召 中 间 的 道 
路 罕 过 去 了 ， 他 们 发 出 的 喊叫 声 和 喧 器 声 再 次 打破 了 召 庙 的 安村 。 不 


少 苑 头 的 喇嘛 都 跑 到 召 门 外来 看 热 亲 。 基 督 教 的 这 种 强势 表现 引起 如 
庙 强 烈 的 不 满 。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1) 


4 伊 万 的 商业 谎 略 

归 化 城 万 儿 社 社 长 宇文 领 房 到 贴 乱 儿 拜 兴 来 了 ， 他 的 号 后 跟着 一 
个 身材 高 大 的 洋人 。 这 位 洋人 高 个 头 监 腿 睛 ， 眼 视 很 深 ， 愉 子 下 面 留 
着 两 撒 浓 密 的 猫 胡 了 于， 颜色 有 点 发 黄 ， 号 穿 一 身 西服 套装 ， 打 着 领 
结 ， 头 上 戴 一 项 绛 紫色 礼帽 ， 金 黄色 的 头发 从 礼帽 的 帽 檐 下 露出 来 ， 
连 眉 毛 都 是 金黄 色 的 。 他 便 是 俄罗斯 人 伊 万 。 伊 万 到 贴 荐 儿 拜 兴 村 来 
找 胡 德 全 。 他 的 目的 很 明确 ， 就 是 为 了 寻找 毛 尔 上 古 泥 的 秘密 ! 他 已 经 
知道 关于 海 九 年 的 事 ， 抛 弯 抹 角 地 打听 海 九 年 是 怎样 的 一 个 人 。 问 了 
许多 天 于海 九 年 的 事情 。 但 是 伊 万 还 不 知道 海 九 年 已 经 回归 大 盛 魁 ， 
更 不 知道 海 九 年 为 大 盛 技 的 压 茶 机 冒险 出 入 中 俄 边境 。 

宇文 社 长 市 着 伊 万 在 村 子 里 转 了 一 大 圈 ， 也 没有 找到 要 见 的 人 。 
BUEH T ärm DEI, 

蹇 二 很 热情 地 把 客人 让 进 了 屋子 。 

守 文 社 长 一 见 到 宕 二 就 说 :“ 好 些 日 子 你 也 不 到 社 里 去 一 趟 ， 走 外 
路 回来 瓯 守 痢 老婆 娃娃 热 搞 头 售 不 得 动弹 了 。? 言 语 间 颇 有 些 埋 优 。 

蹇 二 给 宇文 社 长 作者 解释 ， 把 目 己 的 家 务 事 端 了 出 来 ， 说 是 目 己 
家 的 三 峰 母 骆 纶 同时 产 息 ， 人 忙 得 他 连 睡 觉 的 工夫 痢 没 有 ， 哪 里 有 时 间 
EWE o 

宇文 社 长 也 没 作 深 完 ， 继 而 把 身 旁 的 伊 万 介绍 给 蹇 二 。 

宇文 社 长 说 :“ 我 给 你 市 来 一 位 洋人 朋友 ， 是 俄国 人 ..…….” 

“不 用 你 介绍 ， 这 位 洋 掌 想 俺 认识 。 节 近日 子 在 我 们 贴 态 儿 拜 兴 村 
我 束 看 见 三 次 了 ! ? 没 等 宇文 社 长 把 话说 完 ， 寒 二 殉 很 热情 地 抱 凑 回 洋 
ATÆ, WH, KARRA, EADIE DE!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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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2) 


寒 瞪 一 番 ， 字 文 社 长 问 : “你们 村 是 怎么 回 事 ? ” 

“该 出 面 的 人 怎么 一 个 见 不 着 ? ” 

ME? 我 就 不 该 出 面 了 ? ” 塞 二 不 高 兴 了 ， 问 ,“ 你 们 到 底 是 想 找 
人 2 

“ 海 掌柜 。” 

El 你 们 是 找 海 掌柜 啊 ! 算是 找 对 人 了 ， 不 过 他 现在 连 我 们 都 难 
得 看 见 ! ” 

BIAT” 

“ 谁 知 道 呢 ， 反 正 是 见 不 着 人 影 。” 

寒 二 老婆 插嘴 道 : “大 概 有 半 个 月 了 吧 ， 海 掌柜 都 不 在 村 子 里 。 听 
说 是 出 远门 了 。” 

“他 是 一 个 驼 户 掌柜 ， 他 的 骆驼 跑 不 了 吧 ? ” 

“骆驼 都 交 给 别人 看 管 呢 ! ” 

“ 啊 ， 海 掌柜 如 今 成 人 物 了 ， 还 挺 神 秘 的 。” 

“是 哩 ! 海 掌柜 就 成 大 人 物 了 ，? 塞 二 说 , “你们 找 他 什么 事 吧 ? ” 

宇文 社 长 犹豫 着 说 : ATAR...” 

“也 没什么 大 事 ，” 伊 万 接 过 了 话 头 , “就 是 想 和 他 交 个 朋友 ， 同 时 
还 有 点 业务 。” 

“什么 业务 ? ELN, “能 给 我 揽 吗 ? ” 

“也 行 吧 。” 

“是 一 桩 领 房 子 的 业务 。” 

“ 领 房子 是 二 斗 子 的 业务 ， 可 惜 他 人 不 在 。”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3) 


“你 也 行 。” 

AEREA, BAREM EGT o” 

宇文 社 长 笑 笑 说 : “ 伊 万 经 理 找 你 有 事情 哩 。” 

nft ERE ADE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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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别 急 ，” 塞 二 把 伊 万 的 话 打 断 了 , ARAE, EES 
让 你 们 两 位 到 屋 里 呀 ， 有 什么 话 咱们 慢 慢 再 说 。” 

窒 二 著 请 两 位 回 到 自己 家 ， 烟 茶 招 得 。 一 边 喝 茶 一 边 说 话 ， 仇 万 
也 没 用 翻译 ， 自 个 用 结 结巴 巴 的 汉语 总 算 把 要 说 的 意思 表达 清楚 了 。 
他 是 想 雇 请 一 位 有 经 验 的 老 钓 夫 ， 为 俄罗斯 的 一 文 文物 考古 队 做 辐 
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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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 说 呢 ， 我 咋 把 伊 万 经 理 带 到 贴 茂 儿 拜 兴 来 了 。?” 宇 文 社 长 
说 , “全 归 化 城 也 允 数 贴 嫩 儿 拜 兴 的 驼 队 技术 最 过 和 硬 ， 明 房子 暗房 子 都 
能 走 。” 

可 是 伊 万 听 了 蹇 二 的 话 却 是 一 个 劲 儿 地 摇头 。 

ZS za" DRUI Däin. “ 咋 ? 贴 藏 儿 拜 兴 的 驼 队 你 信 不 过 ? ” 

“不 是 的 ，” 伊 万 说 , “这 一 次 的 驼 队 不 一 样 ， 不 是 商 队 ， 是 考古 
队 ， 你 明日 吗 ? 很 重要 的 。” 

“考古 ? ” 赛 二 插播 头 ,“ 俺 不 懂 ， 不 然 你 们 再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找 
IE, o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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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了 要 走 的 样子 。 罕 文 社 长 站 出 来 又 把 场子 圆 了 回来 ， 他 说 : “这 是 干 


什么 ， 你 俩 还 没 把 话说 清楚 束 散 摊子 也 太 性 急 了 吧 。 需 二， 你 没 听 清 
楚 伊 万 经 理 的 话 ， 我 昕 明日 了 ， 他 的 意思 是 说 要 请 一 个 有 经 验 的 人 。”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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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 这 个 人 怎么 这 么 价 ，?" 宇 文 社 长 按 着 蹇 二 的 肩膀 让 他 重新 坐 下 
来 ,“ 人 家 伊 万 经 理 肯 出 大 价 码 呢 ， 你 可 别 把 好 买卖 让 给 别人 。” 

大 家 重新 坐 下 ， 蹇 二 这 次 认真 听 伊 万 把 他 的 意思 表达 清楚 了 ， 笑 
了 ， 说 :“ 行 了 ， 伊 万 经 理 的 意思 我 明日 了 。 事 情 说 起 来 也 不 复习， 不 
吕 是 要 找 一 个 走 过 驼 道 的 人 给 市 市 路 ， 这 文 队 是 要 从 恰 死 图 到 时 城 
E o NEWA REEFERS EKA o AE TELF 
长 ,“ 你 说 说 ， 伊 万 经 理 的 意思 我 领会 的 对 不 对 ? ” 

“对 。 一 点 不 错 ， 伊 万 经 理 就 这 个 意思 。” 

“不 过 我 不 明白 黑 城 那 边 有 什么 买卖 好 做 ? ” 突 二 问 道 ,“ 那 地 方 我 
去 过 ， 一片 玉 芜 ， 几 百 里 连 个 人 也 看 不 见 。 在 那里 能 做 什么 买卖 ? ” 

KEE 

“是 什么 ? ” 

“是 考察 。” 

“考察 是 什么 意思 ? ” 

EFH o” 

Cd de 


“文化 是 什么 ?9 ” 

“器 。 跟 你 说 不 清 事情 ，” 字 文 社 长 说 ,， “至 于 驼 队 去 黑 城 干什么 你 
忠 别 管 了 。 现 在 需要 你 带路 。” 

“ 那 好 ， 我 们 说 工钱 吧 。>” 

这 次 没 等 伊 万 经 理 张口 ， 守 文 社 长 就 说 了 : “人 家 伊 万 经 理 说 了 ， 
因为 事情 重要 ， 请 的 人 一 定 要 保证 不 得 迷失 方向 按时 到 达 。 工 钱 好 
说 ， 按 一 般 驮 夫 两 倍 的 喘 价 付 钱 ， 要 卢布 还 是 银子 随便 挑 。” 


mm. EE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5) 


蹇 二 目 己 把 这 个 郑 事 抗 下 了 。 

伊 万 说 : “这 样 ， 你 明天 上 午 请 到 我 的 公司 签 合 同 。” 

M o RLRE, “这 么 点 事情 才 多 大 业务 ， 还 用 得 着 等 合同 ! 我 
蹇 二 从 来 是 说 话 算 话 ， 吐 口 唾沫 是 颗 钉 ! ” 

伊 万 播 头 :“ 不 不 ， 我 们 得 按照 规矩 办 。” 

“什么 规矩 ? ” 

“甲乙 双方 要 签 普 合 同 ， 凑 章 签字 才能 生效 。” 

“ 险 哈 1! SEI... 

“ 突 二 你 就 别 再 固执 了 ，” 守 文 社 长 插嘴 说 , “俄国 人 办 事 有 俄国 人 
的 规矩 ， 我 们 按照 伊 万 先生 的 话 做 整 是 了 。” 
SNE 
FKM: HR- CAT , ëm Ire Di Mr De 


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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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会 合 ， 然 后 宇文 社 长 市 他 到 大 南 街 俄国 人 的 洋行 去 见 伊 万 。 伊 万 的 
洋行 名 叫 托 博 尔 斯 克 详 行 ， 束 坐落 在 归 化 城内 大 北 街路 西 ， 征 一 座 三 
开间 的 门脸 儿 后 面市 一 个 小 院 ， 托 博 尔 斯 元 立行 的 左边 是 一 家 河南 人 
开 的 玉 方 照相 饼 ， 右 边 是 一 家 瑞士 人 开 的 钟表 店名 叫 瑞士 钟表 行 。 表 
往 右 是 上 三 元 茶 饼 和 双生 祥 绸 布 店 。 

也 许 是 由 于 心境 的 不 同 吧 ， 这 一 趟 街 本 来 对 蹇 二 来 说 是 很 熟悉 
的 ， 如 今 却 给 了 他 许多 阳 生 感 。 他 看 见 不 少 店铺 的 招牌 上 出 现 了 各 种 
各 样 的 洋 文 ， 有 英文 、 有 俄 文 、 也 有 德 文 和 日 文 。 远 远 看 上 去 ， 整 个 
一 条 大 北 街 ， 这 泽 华 的 商业 曾 市 区 ， 各 类 举行 所 占 的 比例 已 经 是 相当 
A 

伊 万 的 托 博 尔 斯 元 公司 是 俄国 商人 中 进入 归 化 最 早 的 一 家 公司 ， 
在 归 化 开展 业务 已 经 超过 八 年 了 。 稳 扎 稳 打 的 风格 使 伊 万 在 归 化 的 业 


务 开展 得 非常 顺利 ， 雇 用 和 培养 了 一 批 当地 的 雇员 ， 其 中 主要 是 亚 两 
团 内 的 人 士 ， 像 契 振 海 ， 同 时 也 包括 不 少 蒙古 人 。 可 以 说 是 托 博 尔 斯 
克 公 司 已 经 把 目 己 的 根 牢 牢 地 扎 在 了 阴山 脚下 的 这 座 和 著名 的 商城 。 公 
司 办 公 室 束 设 在 归 化 城内 大 南 街 的 街 面 上 。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6) 


伊 万 做 事 有 个 特 总 ， 这 也 是 他 的 一 个 成 功 经 煌 ， 凡 十 他 在 中 国境 
内 开设 的 公司 和 店铺 一 律 都 聘请 中 国人 来 做 经 理 人 。 托 博 尔 斯 区 洋行 
门脸 三 间 ， 重 新 狠 修 过 了 。 前 脸 儿 全 都 用 染色 的 木板 装饰 起 来 ， 挑 榴 
上 立 起 了 一 块 高 一 米 长 九 米 的 牌子 ， 区 额 上 用 汉文 和 俄 文 同时 书写 着 
店名 ， 这 块 招牌 的 正中 间 上 方 的 位 置 上 十 铜 制 的 双 头 鹰 雕 像 。 店 铺 的 
后 面 连 着 一 处 小 院 ， 院 内 三 间 正 房 两 间 西 房 三 间 南 房 ， 都 还 是 中 式 的 
结构 和 闭 烦 。 三 间 正 房 ， 左 右 两 个 开间 ， 一 间 是 伊 万 的 卧室 ， 另 一 间 
征 他 的 办 公 室 。 中 间 的 特 屋 是 伊 万 的 会 客室 ， 当 面 一 张 马 木 八仙 竖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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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万 把 宇文 社 长 和 蹇 二 让 进 了 等 屋 ， 待 客人 落座 之 后 ， 伊 万 开始 
和 蹇 二 谈话 了 。 他 详细 地 询问 了 蹇 二 的 经 历 ， 又 和 他 谈 了 一 些 有 关 从 
恰 殉 图 往 凌 城 一 线 的 地 理 情 况 。 蹇 二 的 回答 使 伊 万 感到 满意 。 末 了 ， 
伊 万 说 :“ 好 吧 ， 这 件 事 情 就 这 么 定 了 ， 我 们 聘用 你 做 向 导 。 酬 金 是 二 
Cernu i 

一 昕 说 有 金 户 布 ， 填 二 哆 开 大 嘴巴 突 了 。 他 知道 金 户 布 在 俄罗斯 
古 最 坚挺 的 货币 ， 就 十 放 上 一 百年 也 不 会 疲软 。 填 二 拿 腹 彩 肘 捅 捅 宇 
文 社 长 ， 低 声 说 : “你 告诉 伊 万 经 理 ， 俄 国人 有 俄国 人 的 规矩 ， 俺 们 中 
国人 办 事 也 要 讲 中 国人 的 规矩 ， 他 得 移 付 俺 一 半 的 定金 呢 。 是 一 百 二 
十 五 块 金 户 布 。” 

还 没 等 宇文 社 长 把 蹇 二 的 意思 对 伊 万 说 呢 ， 伊 万 早 束 清楚 了 蹇 二 
的 心思 ， 他 说 :“ 蹇 二 ， 你 放心 ， 定 金 我 骨 定 会 照 付 给 你 的 ， 这 不 会 有 
问题 。 可 十 我 的 话 还 没有 讲 完 呢 ， 在 付 定金 以 前 我 们 还 有 一 件 事 情 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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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签 吧 。” 括 二 痛 痛 快 快 地 说 道 ， 人 已 经 从 森 子 上 站 起 来 了 。 


“等 等 ， 你 移 别 着 急 ，” 伊 万 示意 蹇 二 坐 下 , “合同 的 文本 我 已 经 拟 
好 了 ， 现 在 需要 找 一 个 慌 俄 文 的 人 把 它 译 成 汉文 。” 

宇文 社 长 说 :“ 这 好 办 ， 我 到 通 司 商会 找 一 个 懂 俄 文 的 人 ， 这 事 用 
不 了 两 袋 烟 的 工夫 就 可 以 办 妥 了 。” 

当下 宇文 社 长 领 了 宕 二 来 到 通 司 商 会 ， 请 人 把 伊 万 拟 好 的 合同 的 
条 文 译 成 汉文 ， 给 蹇 二 念 了 一 过 之 后 ， 把 译 成 汉文 的 合同 用 工整 的 字 
迹 抄 了 两 份 。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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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N. Devenir TR, lr, “你 听 明 
日 了 吧 ， 考 察 是 从 明年 春天 开始 ， 但 是 你 必须 在 今年 冬天 你 们 中 国人 
过 新 年 的 时 候 赶 到 愉 克 图 。” 

蹇 二 一 一 答应 了 “。 伊 万 喊 来 了 公司 的 会 计 ， 当 场 数 了 一 百 二 十 五 
块 金光 闪闪 的 金 户 布 区 到 了 蹇 二 手 里 。 乔 二 把 金 户 布 仔细 数 过 ， 小 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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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万 先 把 蹇 二 送 走 了 。 

蹇 二 离开 宇文 社 长 也 要 走 ， 但 是 伊 万 把 他 留 住 了 : “等 等 ! 宇文 社 
长 ， 我 还 有 事情 要 请 教 您 呢 ! ” 

征 的 ， 伊 万 有 更 重要 的 事情 要 和 宇文 社 长 谈 。 事 实 上 宇文 社 长 也 
知道 伊 万 要 和 目 己 谈 什 么 事情 。 字 文 社 长 重新 坐 下 来 ， 抚 摩 独 光滑 的 
俄罗斯 坐 椅 的 把 手 ， 那 是 一 种 很 特别 的 样式 ， 在 恰 殉 岁 、 马 里 雅 苏 台 
他 都 曾 见 过 这 种 椅子 ， 但 是 他 不 习惯 坐 。 在 等 得 伊 万 的 时 候 宇 文 社 长 
从 腰 市 上 抽出 烟 袋 ， 给 目 己 点 了 一 锅 烟 抽 起 来 。 

精明 的 伊 万 以 他 商人 的 敏锐 嗅觉 感觉 到 了 毛 尔 吾 沁 峡谷 对 于 商道 
的 重要 意义 ， 暗 中 打 起 了 主意 ， 他 想 把 这 个 秘密 掌握 在 目 己 的 手 里 。 
用 他 的 话说 整 是 ， 谁 掌握 了 毛 尔 古 沁 谁 束 掌 握 了 史 道 的 钥匙 ! 不 惜 代 
价 弄 到 手 ， 把 那个 掌握 大 峡谷 秘密 的 姓 海 的 掌柜 买通 ! 但 是 伊 万 在 宇 
文 社 长 的 陪伴 下 一 个 月 内 一 连 去 了 贴 入 儿 拜 兴 三 趟 ， 都 没有 如 愿 。 不 
要 说 是 丈 通海 学 柜 了 ， 他 几 次 走 进 贴 度 儿 拜 兴 村 连 海 九 年 的 人 也 没有 
见 到 。 不 但 海 九 年 见 不 厦 ， 束 连 海 九 年 喘 边 那 帮 第 兄 像 二 斗 子 、 胡 德 
全 、 刁 三 万 、 胡 德尔 楚 鲁 他 们 的 影子 都 见 不 着 ! 他 纳 同 了 ! 在 贴 村 他 
问 谁谁 都 回答 不 知道 。 所 以 伊 万 怀疑 找 不 到 海 九 年 是 宇 文 社 长 故意 拿 
mn, SCH rk °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8) 


倒 也 是 的 ， 不 但 是 伊 万 纳 问 ， 此 事 连 贴 茂 儿 拜 兴 的 村 人 也 都 纳 
问 。 没 人 问 的 时 候 倒 也 受 了 ， 这 些 将 户 掌 想 也 要 驮 夫 也 有 要 ， 都 是 一 些 
散 刘 怪 了 的 人 ， 在 驼 道 上 行走 那 息 没有 办 法 ， 行 动 不 得 目 由 ， 再 大 的 
可 再 难 的 事 也 得 担当 着 谁 也 加 不 过 ; 可 是 一 旦 从 儿 道 上 回来 ， 一 个 个 
那 可 束 像 是 虎 归 山 林 鱼 入 大 海 ! 喜欢 马 的 喜欢 财 的 爱 逛 窗子 的 ， 五 花 
八 门 ! 十 天 半月 见 不 着 人 影 也 是 经 常 的 事 。 伊 万 三 次 来 找 海 掌柜 提醒 
了 贴 村 的 人 们 ， 大 家 才 注 意 到 不 单 是 海 九 年 连同 二 斗 子 、 胡 德 全 、 胡 
德尔 楚 鲁 、 酉 三 万 还 有 王 锅 头 都 已 经 有 二 十 多 天 不 见 了 ! 于 是 引起 议 
论 纷纷 。 妇 女 们 聚 在 一 起 议论 ， 目 己 的 男人 可 能 到 哪里 去 了 呢 ? 人 怀疑 
这 件 蹊跷 事 的 根子 是 在 海 九 年 的 号 上 。 麻 三 妨 第 一 个 把 和 巴 头 指 癌 了 威 
二 媳 : “你 说 说 吧 ! ” 

“让 我 说 什么 ? ” 

“说 说 我 们 的 男人 部 被 海 掌柜 弄 到 哪里 去 了 。” 

“我 还 在 找 海 九 年 呢 ! 我 去 问 谁 ? ” 

存 二 媳 的 样子 非常 怪 怒 ， 麻 三 尹 目 不 转 睛 地 时 着 戚 二 嫂 看 了 好 一 
会 儿 ， 她 相信 了 “。 她 说 : “ 海 掌柜 是 市 头 人 ， 平 聚 咀 贴 乱 儿 拜 兴 村 这 大 
人 束 部 听 他 的 调 遗 。 一 定 是 海 掌 柜 带 着 他 们 干什么 去 了 。” 

“我 想 也 是 。” 

“ 照 说 海 掌柜 的 事 你 威 二 嫂 不 能 不 知道 ， 你 束 别 瞒 着 大 伙 儿 了 。” 

“我 瞒 什 么 ? ” 

对 海 九 年 这 件 事情 ， 其 实 威 二 嫂 比 谁 都 上 心 。 心 里 一 天 一 天 地 斤 
算 着 ， 可 不 古 她 已 经 二 十 多 天 没 见 看 面 了 。 只 不 过 古 威 二 嫂 碍 于 身份 
的 特别 不 方便 说 出 口 ， 更 不 方便 向 人 打听 。 

这 一 下 她 就 不 能 不 着 急 上 火 了 。 对 于 心爱 的 人 的 担心 使 得 她 彻夜 
难 眠 。 奇 怪 了 王 锅 头 也 不 见 了 ， 打 招呼 说 是 有 点 个 人 的 事 也 没 说 清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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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 万 回来 了 ， 刚 一 坐 下 就 直接 问 宇文 社 长 : * 


把 毛 尔 十 沁 的 秘密 弄 到 手 ? ” 
“ 听 说 是 在 海 九 年 的 手 里 。* 
* 海 九 年 是 怎样 的 一 个 人 ? ” 
“可 是 不 得 了 。”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9) 


“是 怎样 的 不 得 了 ? ” 

“此 人 非 同 寻常 ! ” 

“为 什么 ? ” 伊 万 对 宇文 社 长 的 话 不 得 要 领 ， 一 双 灰 监 色 的 眼睛 上 
缝 痢 瞄 住 目 己 的 谈话 对 手 , “他 有 什么 不 同 寻 第 的 地 方 ? 是 他 长 得 特别 
吗 ? ” 

“说 到 长 相 海 掌柜 倒 也 没什么 特别 之 处 。” 

“ 那 他 是 什么 特别 呢 ? ” 

“有 本 事 ， 有 胆量 ， 也 懂得 商业 谋略 。” 

“他 怎么 会 懂 商 业 呢 ? 我 昕 说 海 掌 柜 只 是 一 个 必 户 掌柜 ， 是 一 个 靠 
拉 骆 驼 发 达 起 来 的 人 。” 

“但 是 他 也 懂得 做 买卖 的 事 。” 

“你 是 说 海 掌柜 是 一 个 天 才 吗 ? ” 

“ 夸 不 多 ,，” 守 文 社 长 说 ,，“ 海 掌柜 就 是 那 种 天 生 有 本 事 的 人 。” 

“那么 他 怎么 会 把 毛 尔 古 沁 的 秘密 和 弄 到 目 己 手 里 呢 ? ” 


lee e 

“神仙 。” 

“ 诲 掌柜 他 信仰 佛教 吗 ? ” 

“ 信 o” 

“但 是 据 我 所 知 仙 人 不 是 佛教 里 面 的 神 ， 他 走道 教 的 时 拜 痢 。” 

“是 的 ， 我 也 说 不 清楚 。 海 掌柜 在 毛 尔 古 沁 峡 合 的 东 口 修建 了 一 座 
天 帝 庙 ，” 守 文 社 长 说 ,“ 至 于 什么 钙 仙 人 我 也 说 不 大 清楚 ， 大 概 束 像 
你 们 基督 教 中 的 上 和 带 吧 ? ” 

FIRT, EEA: “我 不 明日 ， 这 里 边 真 的 是 太 神 秘 了 。 你 们 这 
个 海 掌柜 确实 是 一 个 神秘 的 人 物 。” 


“是 个 神秘 人 物 。" 宇 文 社 长 认真 地 答 着 伊 万 ， 并 对 他 的 话 表示 同 
“那么 你 告诉 我 怎样 能 够 得 到 海 掌柜 的 信任 ? ” 
“什么 意思 ? ”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10) 


“我 迫切 想 和 海 掌柜 交 朋 友 ! ” 

“ 没 办 法 ， 我 们 已 经 三 次 到 贴 厦 儿 拜 兴 村 里 去 了 。 每 次 都 见 不 到 海 
掌柜 本 人 。” 

“ 海 掌 柜 现在 是 个 性 人 。” 

“我 想 海 掌柜 不 仅仅 是 忙 吧 ? ” 

“ 伊 万 先生 的 话 是 什么 意思 ?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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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故意 躲 ? ” 

“对 。 他 要 借 此 抬 高 目 己 的 身价 。” 

“ 倒 也 是 。” 

“他 知道 现在 很 多 人 都 在 找 他 ， 都 要 从 他 的 手 里 弄 出 毛 尔 古 沁 大 峡 
谷 的 秘密 。 我 们 得 想法 让 他 知道 ， 只 有 我 伊 万 肯 出 最 高 的 价钱 。 不 但 
征 海 掌柜， 束 是 你 也 一 样 ， 你 硕 我 的 忙 我 也 不 会 让 你 日 帮忙 ， 我 会 有 
表示 的 。” 

说 着 伊 万 起 身 走 到 墙角 的 卷 想 跟前 ， 他 小 心地 用 一 把 铀 制 的 钥 古 
把 想 门 打开 。 精 明 的 宇文 社 长 看 到 伊 万 从 柜子 里 取出 一 个 小 包 拿 在 手 
上 ， 注 意 到 那 是 一 个 银灰 色 的 绸 布 包 ， 小 包 的 口上 用 丝 市 束 着 口 。 伊 
万 把 丝 之 解 开 ， 从 绸 布 包 里 边 取 出 一 个 很 小 的 东西 ， 然 后 把 绸 布 包 重 
新 束 好 放 回 了 柜子 里 。 

“这 是 一 颗 蓝 宝石 ，” 伊 万 把 手掌 挫 开 给 宇文 看 ,，“ 送 给 你 的 。” 

宇文 社 长 完全 被 内 内 发 光 的 宝石 吸引 ， 他 起 记 了 抽烟 ， 两 只 眼睛 
一 瞬 不 好 地 盯 着 伊 万 毛 昔 昔 的 手掌 。 他 把 目光 移 到 伊 万 的 脸 上 ， 间 
道 :“ 是 给 我 的 吗 ? 真 的 吗 ? ” 

“当然 是 真 的 ! ” 

守 文 社 长 匆忙 地 把 烟 袋 插 进 腰带 里 去 ， 伸 手 把 宝石 接 了 。 他 完全 
瑟 记 了 那 烟 袋 锅 里 的 烟丝 还 在 冒 着 烟 儿 呢 。 


“ 蔡 我 找到 海 掌 想 ! 我 要 高 薪 聘 请 他 ， 我 需要 他 手 里 的 秘密 。”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11) 


“我 知道 ， 伊 万 先生 是 要 海 掌柜 掌握 着 的 毛 尔 上 古 沁 峡 合 的 秘 
密 ，” 守 文 社 长 说 ,“ 现 在 的 归 化 商界 ， 谁 能 把 毛 尔 上 古 泥 峡 合 的 秘密 握 
在 自己 的 手 上 ， 谁 就 是 爷 ! ” 

“你 说 得 很 对 ， 你 很 聪明 ，?” 伊 万 说 ,“ 我 融 是 要 做 你 们 中 国人 眼 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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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 伊 万 高 兴 的 还 有 一 个 缘由 ， 束 是 他 刚刚 接 到 兄 振 海 从 汉口 发 来 
的 报告 ， 古 振 海 的 故事 还 在 延续 ， 他 个 派 往 了 汉口 。 

中 振 海 在 报告 里 说 托 博 尔 斯 元 公司 在 汉口 敌 建 茶叶 加 工厂 的 事情 
进展 很 古 顺利 。 

有 古 振 海 在 汉口 开拓 生意 ， 商 掌柜 坐镇 察看 归 化 的 肉食 品 加 工 基 
地 。 伊 万 可 请 是 人 才 济 济 了 。 现 在 他 的 目标 号 是 要 把 海 九 年 弄 到 目 己 
的 应 下 。 掌 握 厦 毛 尔 古 小 秘密 的 海 九 年 在 他 的 眼 里 比 友 振 海 和 商 掌 柜 
还 要 重要 ! 用 伊 万 的 话说 : 海 掌 柜 束 是 半 个 罗 道 ! 

古 的 ， 在 伊 万 的 计划 中 ， 商 掌柜 坐镇 归 化 肉食 品 加 工厂 ， 兼 管 归 
化 城 一 般 商 务 。 就 是 说 伊 万 不 在 的 时 候 商 掌柜 代替 他 处 理 公 司 的 一 般 
事务 。 

商学 想 羡 一 位 度 诚 的 天 主教 教 逢 。 与 圣母 圣 心 教区 的 神父 维特 天 
系 非常 近 。 维 特 神父 兰 英 国人 做 皮毛 收购 的 生意 ， 掌 握 了 许多 皮毛 行 
情 和 知识 。 商 掌柜 也 跟着 维特 合作 做 皮毛 收购 。 两 家 公司 占 了 归 化 皮 
毛 收购 的 三 分 之 一 还 要 多 。 为 托 博 尔 斯 元 公司 开拓 业务 立 下 了 很 大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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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此 伊 万 给 商 掌柜 加 薪 到 每 月 三 百 银 卢布 ! 消息 传 开 ， 在 归 化 引 
起 不 小 的 震动 。 要 知道 月 新 三 百 银 户 布 意 味 着 年 收入 比 绥 远 将 军 还 要 
择 得 多 。 

商学 想 借 风 扬 沙 ， 为 炫 粮 目 己 专门 跑 到 马 市 上 屎 了 上 等 走马 ， 出 
门 便 骑 痢 招摇 过 市 ， 着 实 让 人 嫉妒 。 


关心 海 九 年 的 人 多 了 去 了 ， 束 连 圣 母 圣 心 教 特 的 神父 方 济 众 也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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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 曼 的 怡 和 公司 也 想 插手 归 化 驼 道 上 的 事情 ， 一 副 奏 毒 欲 动 、 跃 跃 欲 
试 的 态势 。 俄 罗斯 巴 达 玛 公 司 对 于 驼 道 上 的 秘密 也 怀 有 特别 的 热情 ， 
他 们 也 在 到 处 打听 海 掌柜 。 

为 平 恩 传教 团 在 归 化 城 引 起 的 袍 乱 ， 商 掌柜 出 面 协助 教 特 做 了 不 
少 事情 。 商 掌柜 反对 传教 团 的 成 员 在 没有 当地 人 陪同 的 情况 下 在 归 化 
城 里 城 外 随意 走动 。 


伊 万 的 商业 谋略 (12) 


表面 平静 的 归 化 商界 实际 上 正 是 风起云涌 ， 暗 潮涌 动 ， 诡 异 难 
测 。 商 情 瞬息 万 变 。 不 要 看 表面 和 和 气 气 ， 实 际 商 人 们 都 很 紧张 。 在 
洋行 总 会 ， 在 外 国 商人 经 常 出 入 的 几 家 饭店 ， 像 “ 毒 饥 堂 ”、“ 大 观 
园 "、“ 嘉 乐园 "大 盛 魁 商号 都 悄悄 派 上 自己 的 眼线 ， 随 时 打探 洋 商 的 消 
息 。 就 连 “ 平 康 里 ”、“ 吉 星 里 ”、“ 美 人 桥 "这 些 妓院 也 都 布置 着 眼线 。 
双方 ， 实 际 也 不 止 是 两 方 ,往往 是 多 方 的 商业 眼线 都 在 活动 。 商 业 间 
W, 各 方 的 都 有 ， 真 的 是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 ， 五 花 八 门 ! 信息 战 打 得 
异常 激烈 ， 令 业内 人 士 眼花 绑 乱 ， 更 不 要 说 是 圈 外 的 人 更 是 如 险 十 里 
云雾 中 。 往 往 看 上 去 在 茶馆 喝 茶 、 吃 烧 卖 、 聊 天 ， 实 则 却 是 商家 的 眼 
线 在 打探 消息 。 一 些 癸 效 老 人 也 被 利用 。 这 些 老 人 是 茶馆 常客 ， 不 大 
被 人 注意 ， 但 是 他 们 的 子女 却 正 是 商场 上 的 中 坚 ， 正 叱 喀 风 云 。 他 们 
就 巧妙 地 通过 老年 人 无 意 间 获得 重要 的 商业 信息 。 

所 以 ， 伊 万 寻找 海 九 年 的 行动 早 就 传 到 了 大 盛 岗 的 总 号 大 院 。 机 
亚 阳 把 消息 汇报 大 掌柜 。 大 掌柜 微微 一 笑 :“ 伊 万 确实 是 个 能 干 的 次 
rz 

“是 的 ， 可 惜 他 还 嫩 了 点 儿 ，* 标 晋 阳 得 意 地 说 道 ,“ 伊 万 做 梦 也 不 
会 想到 此 刻 海 九 年 正 带 着 他 的 人 马 为 我 们 大 盛 魁 做事 哪 。* 

“是 的 ， 此 刻 古 海 应 该 在 俄罗斯 境内 ，“ 大 掌柜 说 ,“ 伊 万 是 怎么 打 
听 到 海 九 年 的 ? 

“关于 海 九 年 的 消息 伊 万 就 是 在 茶馆 得 到 的 。 商 掌柜 早上 喝 茶 从 万 
驼 社 的 宇文 社 长 跨 里 打听 出 来 的 。” 

“然后 他 就 亲自 出 马 去 找 宇文 社 长 了 。” 

At, REIA, “宇文 社 长 已 经 陪 着 伊 万 到 贴花 儿 拜 兴 三 次 
ek 

“他 知道 要 害 在 哪里 。 找 到 海 掌柜 就 拿 到 了 毛 尔 古 沁 的 钥匙 。 掌 握 
了 秘密 就 把 驼 道 掌握 在 自己 的 手 里 。 道 路 通货 物流 动 就 通 。” 


神秘 失 踩 的 古 海 更 是 引起 人 们 的 特别 关注 ， 引 出 许多 猜测 。 
还 有 二 斗 子 和 王 锅 头 他 们 总 共 是 六 个 人 全 都 在 人 间 燕 发 了 ! 


